元軍征日:中世日本的對外觀 by 羅麗馨
  
 
 
元軍征日—中世日本的對外觀 
羅麗馨∗ 
摘 要 
鎌倉幕府所以一再拒絕元朝統治者的招諭，當時神國思想的對外觀、幕府的武威意識，
及新華夷觀是必須考慮的。在古代，日本已有因神明擁護所以能支配「諸蕃」（特別是新
羅）的對外優越意識，這是神國觀的主要內容。神功皇后「征伐三韓」的傳說，是此一神
國思想的原點；元軍征日，則是神國觀形成的画時期。兩次元日戰爭，思想面給予日本的
影響大於軍事面，禪僧東嚴慧安、高唱法華經的日蓮，均認為日本是天地諸神守護的神國，
神國思想此時以前所未有的狂熱情緒被喚起和鼓吹。其次，蒙古的侵襲是空前的對外危機，
所引發政治、社會的不安和緊張，對「武」的依存和期待也特別強烈，武家的存在被肯定。
東嚴慧安即認為，日本是「武藝」優秀，弓箭、甲冑無以類比的武道之國，而日本之所以
是武藝優秀之國＝軍事強國，不外有武家＝幕府的存在，因此主張幕府應發揮威勢，對蒙
古採取武力對決的方針。由於和蒙古的關係持續緊張，幕府武威的發揚和主張是當然的。
又，在發揚神國威勢的同時，新華夷觀亦出現，即視他國為畜生，尤其將高麗視為「日本
之犬」，以致在兩次元軍征日之後，都有「征伐異國（高麗）」的侵略主義產生。神國思
想中神秘、獨善的本國優越意識被強化，因此產生對他國表現露骨的蔑視觀。因此外交上，
一方面想與元取得對等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欲以武力對抗元軍、征服高麗。 
元軍征日，促使日本朝野上下一致應戰，探究中世日本的對外觀，可以瞭解這場戰爭
的背景。天照大神－天皇－皇土的神國思想，對武與武威的認識，及蔑視三韓的新華夷觀，
這種思想、認識與意識，其後即潛藏在日本社會的深層。近世以至近、現代，日本進兵朝
鮮與中國，均可以此視點究其根源。 
關鍵詞：鎌倉幕府、神國思想、武威意識、華夷觀、神功皇后、三韓（新羅、百濟、
高句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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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所謂中世，廣泛而言，是指九～十七世紀前半。分兩期，前期從遣唐使
廢止( 859 年) 之後至十五世紀初與明恢復國交（非正式國交）。後期是從十
五世紀初至鎖國幕藩制外交秩序建立。1本文標題雖是中世日本的對外觀，但
以元軍征日為主，因此論述的範圍側重在十三世紀。日本的對外意識，較明
確顯現神國思想和華夷思想，是在七～八世紀，因此這兩個問題必須追溯，
不僅限於十三世紀。又，武威意識與武家政權的建立有關，鎌倉幕府是以武
士為中心的政權，其重武是必然的。因此本文對武家政治成立的過程，亦有
說明。 
鎌倉幕府對蒙古的招諭，採強硬不予回覆的態度，並視蒙古為戎夷，考
察其原因，與當時的東亞情勢，及神國思想、武威意識、日本中心思想等有
密切關聯。本文主要就這四個單元分析十三世紀日本的對外觀。在日本，對
外交通、交流的研究不少，但針對某一歷史事件，就思想、意識方面，研究
其對外交涉、態度的專論則很少。元軍征日，當時日本視為是空前的國難。
日本不惜與蒙古決戰，同時敵視協助蒙古作戰的高麗，其思想、意識值得探
究。本文主要利用日本古文書、史籍、專著、論文等，對此作較深入的探討。 
二、十三世紀東亞的情勢 
十三世紀的東亞，在中國是金、宋二王朝，及蒙古帝國的興起、隆盛以
至衰微。朝鮮半島有高麗王朝，日本則是天皇與鎌倉幕府並立的二元政府。
                                                 
1  參見網野善彥等，《列島內外の交通と国家》（收入朝尾直弘等編，《日本の社會史》，第 1
卷，東京：岩波書店，1987 年 1 月 14 日），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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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軍二次出兵日本，高麗二次協同元軍征日，日本則堅決應戰，三國間的軍
事糾葛，與當時東亞的國際情勢有密切關聯。 
(一)、元與日本 
蒙古鐵木真於 1206 年即汗位後，便南向發展。1234 年窩闊台滅金，據有
華北。1260 年忽必烈即位，1271 年改國號為元。蒙古以其馬戰的威力，征服
歐亞廣大區域，但對南宋的攻擊卻陷於膠著。就當時的國際情勢來看，南宋
能繼續抵抗，與海上交通無阻有關。日本與南宋關係友好，切斷南宋與日本
的聯繫，使日本加入元朝陣營，應是解決困難戰局的最好方策。1266 年，忽
必烈開始遣使招諭日本。11 月使者兵部侍郎黑的、禮部侍郎殷弘等至高麗國
都江都，高麗國王元宗派宋君斐、金贊為嚮導。12 月出發，時正值海上風大
濤險，高麗使者秉承其王不願得罪日本之意，乘機進言不宜冒險前往。1267
年正月僅至巨濟島而返。但忽必烈下詔切責，並再令黑的、殷弘二人將國書
送至高麗，由高麗派使送至日本。其間高麗大臣李藏用雖上書世祖，剖析利
害得失，但不為世祖接受。1267 年底，高麗王派使臣潘阜攜蒙古國書與高麗
國書至日，11 月到達對馬。1268 年正月將國書與方物交予筑前守護少貳資
能，閏正月 8 日，資能將國書送達鎌倉幕府。潘阜在大宰府停留約五個月，
未得國牒而歸，此為第二次招諭。同年九月，黑的、殷弘再次受命至高麗。
12 月高麗王派申思佺、陳子厚、潘阜為嚮導。1269 年初抵對馬，島民拒絕使
團上陸，此第三次招諭，僅擄對馬島民塔次郎、彌次郎二人而歸。9 月，命
于婁大等送還二位對馬島民。高麗派金有成、高柔等護送。17 日到達對馬島
伊奈浦，24 日國書送達京都。此第四次遣使，仍未能得到答覆。1270 年 12
月再次遣女真人趙良弼使日，並派忽林失、王國昌、洪茶丘率兵屯駐高麗金
州。趙良弼一行於 1271 年 9 月 19 日抵達博多今津港，大宰少貳藤原經資將
國書呈報幕府和朝廷，但仍得不到答覆，1272 年正月趙良弼回高麗，是為第
五次遣使。1273 年 3 月，趙良弼由高麗再至大宰府，並要求上京都，但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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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目的而歸，此為第六次招諭。2與日本「通好」失敗，忽必烈於 1274 年 10
月發兵征日，結果遇大風撤歸。但忻都等統帥掩飾敗退實情，使忽必烈誤信
日本在元軍打擊下，必將與元通好。1275 年 2 月又遣禮部侍郎杜世忠、兵部
郎中何文著等，攜國書使日，高麗派徐贊為嚮導。4 月 15 日一行到達長門國
室津，大宰府守護所將其送至鎌倉，9 月 20 日卻在龍口被斬。1279 年 2 月滅
宋，6 月再度派周福、欒忠等赴日，大約 7 月中旬，使者在博多為日本鎮西
奉行斬殺。忽必烈努力「通好」卻毫無結果，1281 年 5 月再度征日，此次又
遇颱風慘敗。之後，忽必烈於 1283 年、1286 年、1287 年、1288 年、1289
年五次下令征日，但皆因大臣諫阻或各地叛亂，而未能實現。1294 年忽必烈
死，征日計畫遂束之高閣。其間 1283 年 8 月，曾令王君治、僧侶如智攜詔諭
國書赴日，亦因遇颶風，不得其果而歸。1284 年 5 月王積翁等至對馬島即被
殺。1292 年 7 月則有燕公楠搭日商船，獻國書。1299 年 3 月成宗又派補陀山
僧一山一寧攜國書赴日，但執權北条貞時仍持不回信態度，這是元朝最後一
次遣使。元日兩國終未能建立正式外交關係。 
1266～1284 年日方主要由執權北条時宗 ( 1251~ 1284 ) 擔任交涉，3此時
日本政柄在幕府，年幼的將軍惟康親王只是傀儡。外交機構為大宰府，大宰
少貳負責轉呈國書、接待使者。元使趙良弼曾要求直接將國書上呈天皇，但
為大宰少貳藤原經資拒絕，理由是「蠻夷者參帝闕，事無先例」4此說明大宰
府的職權外，亦反映日本視元為蠻夷的思維。又，北条時宗無視廷議，對元
之國書堅持不作答覆，在鎌倉龍口和大宰府斬殺元使，此均顯示武家尚武的
特性，及對國際認識的缺乏。元日間雖無正式外交，但至鎌倉末，慶元（寧
波）—博多間的商船往來頻繁，尤其文物交流特別顯著。此二元外交的手法，
                                                 
2  六次遣使，參見明．宋濂，《元史》（北京：中華書局，1976 年），卷 208，外夷一，日本，
頁 4625~4628。相田二郎，《蒙古襲來の研究》增補版（東京：吉川弘文館，1982 年 9 月），
頁 24~52。 
3 1284 年（弘安 7 年）4 月 4 日北条時宗死，7 月 7 日北条貞時就任執權。 
4  藤原經長，《吉續記》（收入笹川種郎編輯，矢野太郎校訂，《史料大成》，23 冊，東京：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5 年 7 月 15 日），頁 304 上，文永 8 年 10 月 24 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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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外交的特質。 
(二)、元與高麗 
蒙古南下征服中國，為避免背後受敵，降服高麗成為必要戰略。從 1231
～1259 年，約三十年間蒙古六次出兵高麗。5時高麗由武人崔氏主政，61232
年將國都由開京遷至江華島作長期抗戰。1257 年以崔氏政權沒落為轉機，高
麗放棄抗戰方針，高宗以還舊都和遣太子入朝為條件請和。1259 年 4 月太子
倎入朝，但高宗尚未還都開京，6 月即病死，元憲宗蒙哥兒汗則於 7 月圍攻
四川合州城時病歿。翌年閏 11 月，忽必烈由襄陽班師北上，倎奉幣迎謁於道。
忽必烈驚喜曰： 
 
高麗萬里之國，自唐太宗親征而不能服，今其世子自來歸我，此
天意也。7 
 
乃命達魯花赤、束里大等，護送倎歸國。8倎於 4 月即位，是為元宗。時，江
淮宣撫使趙良弼上言曰： 
 
高麗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年尚未臣附。前歲太
子倎來朝，適鑾輿西征，留滯者二年矣。供張踈薄，無以懷輯其
心，一旦得歸將不復來。宜厚其館榖，待以藩王之禮。今聞其父
                                                 
5  第一次 1231 年，第二次 1232 年，第三次 1235～1239 年，第四次 1247 年，第五次 1253
年，第六次 1254~1259 年。參見旗田巍，《日本と高麗—蒙古襲來を中心にして》（東京：
學生社，1990 年 6 月），頁 21~24。池內宏，《元寇の新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31 年
12 月），頁 4~16。 
6 崔氏武人政權成立於 1196 年，至 1258 年止。在高麗武人政權是特例，其後的李氏朝鮮王 
朝是文人支配的政權。 
7 韓．鄭麟趾，《高麗史》(一)（台北：文史哲出版社，1972 年影印本），世家卷 25，元宗
1，頁 380 下，元宗元年 3 月丁亥條。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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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死，誠能立倎為王，遣送還國，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不
勞一卒，而得一國也。9 
 
即建議「宜厚其館榖，待以藩王之禮」、「立倎為王，遣送還國」。陜西宣撫使
廉希憲亦有類似之言。10此為世祖放棄對高麗長年用兵，改採懷柔之策的重
要建言。 
1264 年（至元元年）蒙古遣使高麗，詔曰： 
 
朝覲諸侯之大典也。朕纘承丕緒于今五年，第以兵興有所不暇。
近西北諸王率眾欵附，擬今歲朝王公郡牧於上都。卿宜乘馹而來
庸修世見之禮，尚無濡滯。11 
 
元宗因之入覲，十二月回國後，翌年正月遣廣平公恂、大將軍金方慶、中書
舍人張鎰等至蒙古「謝恩獻方物」。12五月恂等歸國，「帝厚慰遣之，中外稱
慶」13兩國關係漸親善。 
蒙古六次招諭日本期間，多以高麗為嚮導。但高麗害怕得罪日本，常託
辭以對，世祖亦強烈詰責高麗不誠，如 1267 年 8 月世祖諭曰： 
 
向者遣使招懷日本，委卿嚮導，不意卿以辭為解，遂令徒還。意
者日本既通好，則必盡知爾國虛實，故托以他辭。……且天命難
諶，人道貴誠。卿先後食言多矣，宜自省焉。……14 
 
                                                 
9  韓．鄭麟趾，《高麗史》(一)，世家卷 25，元宗 1，頁 380 下，元宗元年 3 月丁亥條。 
10 同上。 
11 同上書，世家卷 26，元宗 2，頁 391 下，元宗 5 年 5 月辛巳條。 
12 同上書，同卷，頁 393 上，元宗 6 年春正月乙未條。 
13 韓．鄭麟趾，《高麗史》（一），世家卷 26，元宗 2，頁 393 下，元宗 6 年 5 月己巳條。 
14 同上書，同卷，頁 394 下，元宗 8 年 8 月丙辰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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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世祖亦嚴責高麗未履行對上國出軍、助戰、轉糧等成規，及牽延不還
舊京、獻物減舊額且粗劣、否認與日本通交的事實等。15世祖在軍事上則派
人巡視黑山島、耽羅（濟州島）、日本交通路，並且下令高麗造船、向高麗征
兵。161269 年（至元 6 年，元宗 10 年）6 月，高麗權臣林衍謀廢元宗，世子
諶赴蒙古請兵，忽必烈遣蒙哥篤（蒙哥都、忙哥都）討之，11 月 23 日元宗
復位。17廢立期間，有崔坦等反叛，《元史》載： 
 
高麗都統領崔坦等，以林衍作亂，挈西京（平壤）五十餘城來附。18 
 
即崔坦以西京五十餘城歸附。191270 年（至元 7 年，元宗 11 年）正月，世祖
下詔：  
 
高麗西京內屬，改東寧府，畫慈悲嶺為界。丁巳，以蒙哥（都）
為安撫高麗使，佩虎符，率兵戍其西境。20 
 
將高麗西京改稱東寧府，慈悲嶺以北地區全為蒙古所據。5 月以脫朵兒（脫
                                                 
15 參見同上書，同卷，頁 395 下～396 上，元宗 9 年 2 月壬寅條；頁 396 下，元宗 9 年 2
月壬申條。 
16 黑山島適宜船隻停泊，耽羅是往南宋、日本的海道。參見同上書，同卷，頁 397 下，元
宗九年 10 月庚寅條。佚名，《元高麗紀事》（台北：廣文書局，1972 年），頁 23，至元 6
年 7 月條。青山公亮認為蒙古令高麗造艦，是因蒙古認為這是高麗作為藩屬國的義務，
是蒙古擴大其在半島的權威，並非計畫征南宋或日本。參見青山公亮，〈日元間の高麗〉
（《史學雜誌》，32~9，1921 年 9 月），頁 646~648。 
17 參見池內宏，《元寇の新研究》，頁 49~57。 
18 明．宋濂，《元史》，卷 6，世祖 3，頁 123，至元 6 年 11 月癸卯條。 
19 同上書，卷 59，地理 2，頁 1398 載：「至元六年，李延齡、崔坦、玄元烈等以府、州、
縣、鎮六十城來歸。」韓．鄭麟趾，《高麗史》（一），卷 26，頁 401 下，元宗 10 年 12
月辛卯條，則載：「西京五十四城，西海六城」。六十城範圍，包括今平安北道東北部（當
時女真居住之地），西北至鴨綠江，東至中央山脈，南至慈悲嶺山脈，即北界的全部和西
海道的一部分。 
20 明．宋濂，《元史》，卷 7，世祖 4，頁 127，至元 7 年正月甲寅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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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朵兒）為高麗達魯花赤。21 
元宗復位後，於翌年（元宗 11 年）5 月諭臣僚還都，但權臣林惟茂不從，
「分遣水路防護使及山城別監，聚保人民以抗命。」22不久，林惟茂被誅。236
月，守備江華島的三別抄將領裴仲孫又反，8 月佔領全羅南道的珍島。其後，
受元將忻都、洪茶丘，高麗將領金方慶等聯合軍隊的追討，三別抄逃至耽羅，
至 1273 年（至元 10 年，元宗 14 年）始被平定，24耽羅成為元的直轄地，1294
年（至元 31 年，忠烈王 20 年）因高麗忠烈王的奏請才歸還。25 
為東征日本，忽必烈在高麗屯田、徵糧、徵兵、造船、役使民夫等，26高
麗王元宗和忠烈王對此反應截然不同。27元宗曾多次上陳百姓苦狀及國家財
政窘困，28而忠烈王於即位之初，雖上表陳言： 
 
……軍國之需，歛於貧民。至於斗升，罄倒以給。已有採木實草
葉而食者，民之凋弊，莫甚此時。……若復舉事於日本，則其戰
                                                 
21 參見韓．鄭麟趾，《高麗史》（一），卷 26，頁 403 下，元宗 11 年 5 月丙午條。 
22 韓．鄭麟趾，《高麗史》（一），卷 26，頁 404 上，元宗 11 年 5 月庚戌條。林惟茂為林衍
子。元宗於 11 年 2 月赴蒙古，第二子悰順安侯監國。林衍於 2 月乙未死後，順安侯以林
惟茂為教定別監。參見同上書，同卷，頁 401 下，元宗 10 年 12 月庚寅條；頁 402 下，
元宗 11 年 2 月辛未條；頁 403 下，元宗 11 年 2 月乙未條。教定別監是崔忠獻以後，高
麗權臣襲用的官職。 
23 參見同上書，同卷，頁 404 上，元宗 11 年 5 月癸丑條。 
24 三別抄是蒙古入侵時，為守衛江華島組成的軍隊。參見池內宏，《元寇の新研究》，頁 79~86。 
25 韓．鄭麟趾，《高麗史》（一），卷 31，頁 482，忠烈王 20 年 5 月甲寅條。 
26 參見明．宋濂，《元史》，卷 100，兵 3，高麗國立屯，頁 2570。韓．鄭麟趾，《高麗史》
（一），卷 27，頁 417 下，元宗 13 年 4 月丁巳條；同卷，頁 423 下，元宗 15 年春正月條；
卷 29，頁 447 上~下，忠烈王 5 年秋 7 月己酉條。 
27 對元之風俗，父子二人態度亦完全不同。元宗不願遽變祖宗家風，忠烈王則將全國改易
蒙古服色。參見韓．鄭麟趾，《高麗史》（一），卷 28，頁 428 下，元宗 15 年 12 月丁巳條；
同書（二），卷 72，頁 476 下，忠烈王 4 年 2 月條。 
28 參見同上書（一），卷 27，頁 410 下~411 上，元宗 12 年 3 月癸巳條；同卷，頁 415 上，
元宗 12 年 8 月丁巳條；頁 417 下~418 上，元宗 13 年 3 月丁巳條；同卷，頁 423 下，元
宗 15 年春正月條；頁 423 下~424 上，元宗 15 年 2 月甲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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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兵糧，實非小邦所能支也。……伏望俯收欵疑之誠，曲諒哀哀
之訴。29 
 
即哀哀陳言高麗民生凋弊，莫此為甚。東征日本所需戰艦和兵糧，實非小邦
高麗所能支。但 1278 年（至元 15 年，忠烈王 4 年）7 月，忠烈王赴上都親
謁世祖時，奏曰： 
 
日本一島夷耳，恃險不庭，敢抗王師，臣自念無以報德，願更造
船積穀，聲罪致討，蔑不濟矣。30 
 
即明顯表示願意造船積榖，助征日本。1280 年（至元 17 年，忠烈王 6 年）8
月，對東征日本又奏請七事。同年 11 月，向中書省進一步報告戰備。31青山
公亮認為至元 15 年 7 月忠烈王的奏請，不外是虛言，而敢作此大膽虛言的理
由，則是高麗的生死掌握在元主手中。又，11 月上中書省書，則是希望減少
高麗的負擔，緩和自國的苦境。32中村榮孝認為高麗態度改為順從，與倭寇
侵略日熾有關。忠烈王想藉東征日本，一方面提高自國官軍的地位，請減兵
員，請下賜武器，請慰問百姓，以減輕自國的負擔和苦痛。另一方面利用世
祖東征計畫，可以征討倭寇，解決倭寇入侵問題。33池內宏認為中村榮孝的
「倭寇說」，缺乏文獻考據，是空中樓閣。忠烈王奏請助征，即使是奉承話，
但盡其國力以副上國之命。對無法負擔的加以陳辯，應當要求的則要求之，
                                                 
29 韓．鄭麟趾，《高麗史》（一），卷 28，頁 429 上，忠烈王元年春正月庚辰條。 
30 同上書，同卷，頁 439 下，忠烈王 4 年秋 7 月甲申條。 
31 參見同上書，卷 29，頁 451 上，忠烈王 6 年 8 月辛卯條；頁 455 上~456 下，忠烈王 6 年
11 月己酉條。 
32 參見青山公亮，〈弘安の役と高麗〉（《史學雜誌》，36～10，1925 年 10 月），頁 818~820、
825、829。 
33 參見中村榮孝，〈文永．弘安兩役間に於ける日、麗、元の關係〉（《史學雜誌》，37~7，
1926 年 7 月），頁 658~668。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上（東京：吉川弘文館，
1965 年 9 月），頁 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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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世祖也很快的認可他的奏請，所以青山公亮的看法部分可以認同。34南基
鶴亦認為高麗態度轉為積極，並非倭寇問題，因倭寇問題的深刻化是 1320
年以後，倭寇真正大規模活動則是 1350 年代以後。35 
忠烈王曾入質蒙古，尚忽必烈女，36並獲賜「駙馬國王」金印。37其令「境
內皆服上國衣冠開剃」，38喜好蒙古風俗。至元 17 年，又由蒙古得到開府儀
同三司、中書左丞相、行中書省等官職，39但高麗作為蒙古東征日本的基地，
在征東行省的管轄下，事事受達魯花赤干涉，還要滿足蒙古軍事、財政等各
方面的需求。元軍兩次征日，忠烈王提供兵力、船艦、糧食助征，高麗國力、
民生大受影響。1294 年（至元 31 年，忠烈王 20 年）忽必烈死，征日中止，
高麗才得以從長期日元交涉、對立中被解放。 
(三)、日本與高麗 
十三世紀日本與高麗的交涉，倭寇是最大問題。《高麗史》高宗 10 年（貞
應 2 年，1223 年）5 月條載：「倭寇金州」，40這是「倭寇」二字見於史料之始。
其後，《高麗史》對倭寇侵襲金州、慶尚道沿海州縣等，有較詳細的記載。41
                                                 
34 參見池內宏，《元寇の新研究》，頁 200、216～218。青山公亮反對中村榮孝的看法，參見
青山公亮，〈文永弘安兩役間の倭寇と高麗の對時局策について〉（《史學雜誌》，37~11，
1926 年 11 月）。 
35 參見南基鶴，《蒙古襲來と鎌倉幕府》（京都：臨川書店，1996 年 12 月），頁 200~201。 
36 以太子為人質仕蒙古宮廷，是藩屬國的義務之一。參見明．宋濂，《元史》，卷 7，世祖 4，
頁 136，至元 8 年秋 7 月乙酉條；卷 8，世祖 5，頁 155，至元 11 年 5 月丙申條。 
37 韓．鄭麟趾，《高麗史》（二），卷 72，頁 478 下，忠烈王 8 年 9 月條。 
38 同上書，同卷，頁 476 下，忠烈王 4 年 2 月條。元宗一朝仍維持固有風俗，有近臣勸其
倣元風俗，元宗答曰：「吾未忍一朝遽變祖宗之家風，我死之後，卿等自為之。」參見同
上書（一），卷 28，頁 428 下，元宗 15 年 12 月丁巳條。 
39 參見明．宋濂，《元史》，卷 11，世祖 8，頁 226，至元 17 年冬 10 月癸酉條。 
40 韓．鄭麟趾，《高麗史》（一），卷 22，頁 336 上，高宗 10 年 5 月甲子條。 
41 參見同上書，同卷，頁 337 下，高宗 12 年夏 4 月戊戌條；頁 338，高宗 13 年春正月癸未
條；頁 338 下，同年 6 月甲申條；頁 338 下，高宗 14 年 5 月庚戌條；頁 338 下，元宗 4
年 2 月癸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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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的倭寇規模雖不大，但不僅衝擊高麗，也衝擊日本，42兩國對倭寇問
題已開始交涉。如 1226 年（高宗 13 年，嘉祿 2 年）6 月，以對馬島人為主
的海寇侵襲金州，高麗於翌年（高宗 14 年，安貞元年）2 月即向大宰府送牒
嚴重抗議。43當時九州的最高支配者大宰少貳武藤資賴未依慣例將牒狀進呈
朝廷，且在高麗使者朴寅面前斬殺惡徒九十人，並私送返牒。44《高麗史》
載：「日本國寄書謝賊船寇邊之罪，仍請修好互市。」45對此，《百鍊抄》則
載： 
 
太宰少貳資賴不經上奏，於高麗國使前捕惡徒九十人斬首，偷送
返牒云云。我朝之恥也，牒狀無禮云云。46 
 
日本認為這是恥辱，牒狀無禮。此後，海寇稍衰，但仍侵擾不斷。47高麗一
方面加強防備，另一方面則與日本交涉禁壓海寇，如 1251 年（高宗 38 年，
建長 3 年）11 月在金州築城備倭。481259 年（高宗 46 年，正元元年）7 月遣
使日本，請禁海賊。491260 年（元宗元年，文應元年）2 月，以濟州島為宋商、
島倭往來之地，特於此設防護別監，以備非常。501263 年（元宗 4 年，弘長
                                                 
42 日本擔心高麗因此攻打日本。參見藤原定家，《明月記》第 2（東京：國書刊行會，1969
年 9 月 10 日），頁 545 上，嘉祿 2 年 10 月 17 日條。 
43 參見不著撰人，《吾妻鏡》（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
50~3，東京：吉川弘文館，1988 年 6 月 10 日），頁 56，安貞元年 5 月 14 日條。 
44 參見竹內理三編，《大宰府．太宰府天滿宮史料》（福岡太宰府町：太宰府天滿宮，1971
年 10 月 30 日），卷 7，對州編年略，安貞元年 5 月，頁 400~401。 
45 韓．鄭麟趾，《高麗史》（一），卷 22，頁 338 下，高宗 14 年 5 月乙丑條。 
46 不著撰人，《百鍊抄》（收入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16 卷，東京：吉川弘文
館，1981 年），頁 164，安貞元年 7 月 21 日條。 
47 參見不著撰人，《吾妻鏡》，頁 121，貞永元年閏 9 月 17 日條。 
48 參見日本史料集成編纂會編，《中國．朝鮮の史籍における日本史料集成》（東京：國書
刊行會，1978 年 9 月 20 日），三國高麗之部，頁 266。 
49 韓．鄭麟趾，《高麗史》（一），卷 25，頁 377 下，高宗 46 年 7 月庚午條。 
50 同上書，同卷，頁 379 下，元宗元年 2 月庚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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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年）2 月，倭寇金州熊神縣，掠貢船，高麗遣使日本，嚴重抗議並請禁海賊。
511265 年（元宗 6 年，文永 2 年）7 月，南道沿海州郡又遭寇掠，高麗以三
別抄防禦。52但日本與高麗的關係，並沒有因倭寇問題而惡化。高麗為要求
日本禁壓倭寇，採取與日本保持友好的方針，如對遇風漂泊高麗的日本商人、
僧侶及船隻，提供糧食和船隻，並護送其回國。53日本大宰府方面，則為確
保與高麗的外交關係，及對宋貿易航路上的安全，除接受高麗的抗議，並努
力禁壓倭寇。 
忽必烈招諭日本期間，高麗憂慮日本不應招諭，將成為高麗之累，因此
全力勸說日本。《高麗史》載： 
 
蓋藏用度日本竟不至，將累我國，故密諭黑的欲令轉聞寢其事。54 
 
二次元軍征日之後，高麗仍採防禦之策，如 1278 年（忠烈王 4 年）向忽必烈
請留合浦鎮戍軍以備倭。551280 年（忠烈王 6 年）5 月，倭賊寇略固城、漆浦、
合浦，遣大將軍防守海道，增派兵員分守慶尚、全羅道。561281 年 10 月以後，
原為征日而設的征東行省，防倭的性質增強。57反觀日本，原掌握對外交涉
權的大宰府大宰少貳武藤資賴，因 1286 年（弘安 9 年）10 月幕府在博多設
鎮西探題，外交權轉移至探題北条實政手中。58武藤氏地位下降，對高麗通
                                                 
51 韓．鄭麟趾，《高麗史》（一），同卷，頁 388 下，元宗 4 年 2 月癸酉條。頁 389 上，同年
4 月甲寅條。 
52 同上書，卷 26，頁 393 下，元宗 6 年 7 月丁未條。 
53 參見同上書，卷 25，頁 389 下，元宗 4 年 6 月庚戌條；同頁，同年 7 月乙巳條。 
54 同上書（三），卷 102，頁 202 上，李藏用傳。 
55 參見韓．鄭麟趾，《高麗史》（一），卷 28，頁 442 上下，忠烈王 4 年秋 7 月戊戌條。 
56 參見同上書，卷 29，頁 450 上，忠烈王 6 年 5 月癸卯條。 
57 參見高柄翊，〈麗代征東行省の研究〉（《東亞交涉史の研究》，漢城：ソウル大學出版部，
1970 年），頁 222~229。池內宏，〈高麗に於ける元の行省〉（《東洋學報》，20~3，1933 
年 2 月），頁 11~20。 
58 參見瀨野精一郎，《鎮西御家人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館，1997 年 9 月），頁 146。田
中健夫，《中世對外關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 年 10 月），頁 38~39。村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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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不易展開，禁制倭寇亦隨之鬆弛。其後，由於高麗國勢衰退，加上鎌倉末
期惡黨等諸社會問題，至十四世紀遂爆發大規模的海寇行動。59 
元軍征日前，日本與高麗並無正式國交，兩國間是以「進奉船」方式來
往。此制十三世紀初已存在，60是日本大宰府（博多）、對馬、壱岐、薩摩等
的商人，偽稱「進奉使」，每年一次，每次二艘船到高麗朝貢，61但高麗商船
幾乎不到日本。1272 年 7 月，元軍東征前夕，倭船至金州、慶尚道按撫使曹
子一言：「恐交通事覺，獲譴于元，密令還國。」62可知在此國際關係緊張的
時刻，日本與高麗的往來，仍以「進奉」形式進行。但忽必烈決定東征後，
作為藩屬國的高麗不得已被動員，日本卻將高麗與蒙古一樣，視為侵略國。
如 1271 年（至元 8 年）9 月，三別抄為對抗蒙古向日本求援時，日本認為「二
國和合，衣冠一致，兩度牒使高麗人也，顯然無疑。」63即將高麗與蒙古等
同視之。1275 年（至元 12 年），作為嚮導與元使一同到日本的高麗使者，在
龍口一起被斬。64元軍第二次征日敗退後，被日本俘虜的元兵中，除新附軍
外，蒙古、高麗、漢人士兵全被殺。65又，第一、二次征日後，日本甚且二
                                                                                                                                       
章介，〈鎮西探題の成立時期〉，《 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東京：枝倉書房， 1988
年 11 月），頁 227~235。 
59 參見南基鶴，《蒙古襲來と鎌倉幕府》，頁 202~203。 
60 平經高，《平戶記》（收入笹川種郎編輯，矢野太郎校訂，《史料大成正編》，24 冊，東京：
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5 年 2 月 12 日），頁 52 下，延應 2 年（1240）4 月 17 日條，付
泰和 6 年（1206）2 月給對馬島的「高麗國金州防禦使牒」中，有「進奉之禮」一語。參
見青山公亮，〈日麗通商管見〉（池內宏編，《白鳥博士還曆記念東洋史論叢》，東京：岩
波書店，1925 年 12 月），頁 127~131。 
61 韓．鄭麟趾，《高麗史》（一），卷 25，頁 389 上，元宗 4 年 4 月甲寅條載：「自兩國交通
以來，歲常進奉一度，船不過二艘。」 
62 同上書，卷 27，頁 419 下，元宗 13 年 7 月甲子條。 
63 竹內理三編，《鎌倉遺文》（東京：東京堂出版，1971~1997 年），卷 14，10880 號，文永
8 年 9 月 15 日東巖慧安願文，頁 303 下。 
64 參見相田二郎，《蒙古襲來の研究》增補版，頁 25。 
65 參見元．蘇天爵，《國朝文類》（上海：上海書店，1989 年 3 月），卷 41，征伐，日本，
頁 2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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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以「異國征伐」之名，企圖攻打高麗。66日本對高麗抱持強烈的敵對感，
和蒙古一樣，是「異國」、「異敵」、「外敵」。元軍東征日本，使日本與高麗間
關係惡化，原本非正式外交的通商往來，亦幾乎斷絕。至十四世紀倭寇規模
擴大後，兩國才又開始有外交交涉。 
三、神國思想 
日本是神國的思想，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兩書中，有充分反映。
日本國界充滿神祇，是神明守護的國家。平安中期以後，「神國日本」的用語，
屢屢出現於文獻中。在蒙古招諭及用兵日本期間，又由於神孫君臨思想的萌
生，及日本中心主義等優越意識的強化，遂產生蔑視他國的對外觀。此神國
思想的對外觀，相當程度限制了中世日本的國際意識。 
(一)、神國日本 
日本是神創造的國家，根據《古事記》記載，天地初開時，高天原出現
天之御中主神（主宰萬物之神）、高御產巢日神（皇室系之神）、神產巢日神
（出雲系之神）三神。在土地剛形成時，出現宇麻志阿斯訶備比古遲神（萬
物生命力之男神）、天之常立神（天永遠存在之神）二神，以上五神是特別的
天神。67接著出現國之常立神（國土永存之神）、豐雲野神（原野神）、宇比
地邇神（泥土神）、和須比智邇神（砂土神）、角杙神和女神活杙神、意富斗
能地神和女神大斗乃辨神、淤母陀琉神（地表完成神）和女神阿夜訶志古泥
神（無比敬畏之神）、伊邪那岐神（男誘神）和伊邪那美神（女誘神）。從國
                                                 
66 參見相田二郎，《蒙古襲來の研究》增補版，頁 128~130、143~145。 
67 參見植松安、大塚龍夫，《古事記全譯》（東京：不朽社藏板，1936 年 12 月 18 版），上卷，
頁 15~16。天地開闢神話，參見松本信廣，〈日本神話に就いて〉（收入岩波講座《日本歷
史》，東京：岩波書店，1935 年 2 月 14 日），頁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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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常立神以下至伊邪那美神，合稱為神世七代。前二神單獨各為一代，後十
神各合二神為一代。68其後伊邪那岐神和伊邪那美神生淡道之穂之狹別島（淡
路島和穂之狹別二島之合稱）、伊豫之二名島（四國）、隱伎之三子島（隱岐
島）、筑紫島（九州）、伊伎島、津島、佐度島、大倭豐秋津島（本州），這八
島合稱大八島國。69接著又生吉備兒島（兒島郡）、小豆島（備前和讚岐間的
島）、大島（周防的大島郡）、女島（姬島）、知訶島（五島、平戶諸島的總稱）、
兩兒島（不詳）等六島，70國土至此完全生完。於是開始生各類神，如岩土
男神、岩砂女神、門神、修屋頂之男神、掌家屋之神、河口神、海水神、風
神、木神、山神、野神、穀神、火神等。伊邪那美神生了火神後死去，二神
共生十四座島、三十五種神。71之後，伊邪那岐又生各種神，因其去過污穢
國度，遂進行淨身拔褉。在淨身過程中，又生出許多神，72最後在洗左眼時，
生天照大御神（太陽女神）；洗右眼時，生月讀命（月神，命是神的敬稱）；
洗鼻子時，生建速須佐之男命（勇猛男神）。並命天照大御神統治高天原，月
讀命統治夜的世界，建速須佐之男命統治海原。73天照大御神雖命其子天忍
穂耳命降臨人間，統治葦原中國，結果則是天忍穂耳命之子邇邇藝命降臨筑
紫日向的高千穂。74神倭伊波禮毘古命（神武天皇）是海神之女豐玉毘賣和
火遠理命（獵人）所生，他和同母哥哥在高千穗宮商量，想找一較容易執行
天下之政的地方，後來他向東，一路平定粗暴的眾神，終於坐鎮畝火的白橿
原宮（奈良橿原），統治天下。75以上是日本誕生、神孫降臨，及神武天皇東
征統治天下的記事。 
                                                 
68 參見植松安、大塚龍夫，《古事記全譯》，同卷，頁 17~19。 
69 參見同上書，同卷，頁 21~29。太安萬侶撰，張文朝譯，《古事記》（台北：張文朝，1995
年 7 月初版），上卷，頁 8~10。 
70 參見植松安、大塚龍夫，《古事記全譯》，上卷，頁 29~30。 
71 參見同上書，同卷，頁 31~36。 
72 參見同上書，同卷，頁 36~54。太安萬侶撰，張文朝譯，《古事記》，上卷，頁 13~18。 
73 參見植松安、大塚龍夫，《古事記全譯》，上卷，頁 54~56。 
74 參見同上書，同卷，頁 135、162~163、171。 
75 參見同上書，同卷，頁 206~207。中卷，頁 20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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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日本神話時期的歷史，最古且系統記錄的史書，除上述《古事記》
外，還有同時期成書的《日本書紀》，二書對創造神的記述有差異。《日本書
紀》從開天闢地開始敘述，創造神只有十一種，另國狹槌尊神為《古事記》
所缺。76白鳥庫吉認為，《日本書紀》所記七世十一神有缺陷誤謬，《古事記》
較正確。77神野志隆光則認為，以「創世神話」而言，《日本書紀》較符合各
國的神話傳說，78創造神通常不過一、二個，只有日本最多。《古事記》中，
天之御中主神以下有十六神，其中陽神與陰神各佔八個，陰、陽二神一對成
一代。由於天之御中主神是宇宙的元始神，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兩神是萬物
生成之神，事實上有此三神已足夠。若由此思考，則八對神實為一對神。白
鳥庫吉認為這八對神是脫胎於《春秋命曆序》，天之御中主神相當於中國的元
始天尊，高御產巢日神和神產巢日神相當於中國的伏羲和女媧、木公和金母。
創造神的構成思想，有木星崇拜的觀念。79 
《古事記》與《日本書紀》各有其世界圖像，前者屬產靈宇宙論，後者
屬陰陽宇宙論。80《古事記》的神話世界是以「葦原中國」為中心，「黃泉國」、
「根之堅州國」、「海神國」均透過「葦原中國」而定位。81「葦原中國」是
豐穰之地，是「國」的中心，因此是天孫應該降臨的世界。如此神話世界的
「葦原中國」，便和現實世界（大八島國）相連結，並保障了作為「天下」中
心的現實世界。82《日本書紀》沒有談及「葦原中國」的成立，而是相對於
                                                 
76 參見舍人親王，《日本書紀》（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
東京：吉川弘文館，2000 年 4 月，新裝版第一刷），卷 1，頁 1~4。白鳥庫吉認為國狹槌
尊，是《古事記》中的國之狹土神。參見白鳥庫吉，《神代史の新研究》（東京：岩波書
店，1955 年 1 月 2 刷），頁 4~6。 
77 參見白鳥庫吉，《神代史の新研究》，頁 7。 
78 參見神野志隆光，《古事記の世界觀》（東京：吉川弘文館，1986 年 6 月 1 刷），頁 20。 
79 參見白鳥庫吉，《神代史の新研究》，頁 45、50。清．黃奭學，《春秋命歷序》（台北：藝
文印書館，1971 年），頁 1 下~13 上。 
80 參見神野志隆光，《古事記の世界觀》，頁 36。 
81 參見同上書，頁 148。 
82 參見同上書，頁 1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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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將其作為最中央，稻子對豐穰、天孫應當為王的世界來捕捉。83所以天
上的神國和地上的國家是一樣的，地上的國家是天上神國的延長。宇宙的根
本天御中主神與天皇是一樣的，天皇是天御中主神的延長。對天御中主神的
崇敬，縮為對天皇的崇敬。崇敬天皇，則是信仰天御中主神的延長。84二書
對此，基本上觀點是相同的。至於「神國」一語最早出現於《日本書紀》，據
載神功皇后征新羅時， 
 
船師滿海，旌旗耀日，鼓吹起聲，山川悉振。新羅王遙望，以為
非常之兵，將滅己國。讋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聞東有神國，
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神兵也。豈可舉兵以距乎，
即素旆而自服。……85 
 
即新羅稱日本為神國，日本王為天皇，日本兵為神兵。神功皇后征新羅，以
時間而言，大約在三世紀左右，就事件而論，可確定是傳說，86而當時亦無
「日本」、「天皇」之語。87因此可以推測它是《日本書紀》（成書於 720 年）
根據當時日本中心主義、神國觀念增強的時代意識，88所創造出來的歷史事
件。但日本是神國的思想，在此亦充分反映。此後，「神國」一語未再出現，
但歷代天皇尊崇神祇、祭政一致的統治，即基於此思想。89「神國」再次出
                                                 
83 參見同上書，頁 161。 
84 參見今泉定助，〈皇道の原理〉（收入大倉精神文化研究所編輯，《日本精神講習會叢書》，
東京：大倉精神文化研究所，1935 年），頁 18。 
85 舍人親王，《日本書紀》，卷 9，神功皇后，頁 247。 
86 參見塚本明，〈神功皇后傳說と近世日本の朝鮮觀〉（《史林》，79~6，1996 年），頁 4~5。 
87 日本國號與天皇稱號，約在七世紀後半開始使用。參見上田正昭，《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
古代史》（東京：朝日新聞社，1999 年 12 月），頁 211。山尾幸久，《古代の日朝關係》（東
京：塙書房，1989 年 4 月 10 日初版 1 刷），頁 467~471。 
88 參見森公章，《古代日本の對外認識と通交》（東京：吉川弘文館，1998 年 5 月），頁 178。 
89 由不著撰人，《延喜式》（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40~1，
東京：吉川弘文館，1989 年 4 月 20 日），卷 1 神祇~卷 10 神祇，關於神祇的細則，即所
謂神祇式，可推測當時對神祇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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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於文獻，是《三代實錄》貞觀 11 年（869）12 月 14 日條。這年新羅國二
艘兵船寇略筑前國海岸，在對伊勢神宮天照大神祈願熄滅外難的祈禱文中，
有「我日本朝所謂神明之國」一語。90其後《宇多天皇御記》仁和 4 年（888）
10 月 19 日條，有「我國是神國也，因每朝敬拜禮四方大中小天地神祇。敬
拜之事，始自今度，一日無怠。」91但清原貞雄認為，此時「日本是神國」
的情緒，並非基於國民的自信，如 869 年新羅的入侵，日本為此祈神達半年，
顯示日本實際上是畏懼新羅。所謂日本是神國，藉神力得以退賊的想法，僅
是自慰消極的表現。92又，《小右記》長元 4 年（1031）8 月 23 日條，有「本
朝神國」之語。93《石清水文書》寬治 4 年（1090），白河上皇對石清水八幡
的祈禱文，有「抑本朝神國」。94保安 4 年（1123）同法皇的祈禱文，又再言
「抑我朝神國」95。《台記》康治元年（1142）11 月 23 日條，有「日本者神
國也」。96由上知，鎌倉時代以前，表現「神國日本」思想一語的使用，在九
世紀中期以後，有增多的傾向，這也是日本國民自覺意識、日本中心主義萌
生的反映。 
(二)、元軍征日前後的神國觀 
                                                 
90 藤原時平等撰，《日本三代實錄．前篇》（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
國史大系》，6~1，東京：吉川弘文館，1988 年 4 月 10 日），卷 16，貞觀 11 年 12 月 14
日條，頁 255。 
91 中村直勝，《宇多天皇御事紀》（京都：宇多天皇一千年御忌臨時局，1930 年 5 月 6 日），
第 1 章第 4 節，寬平の治（下），頁 61。 
92 參見清原貞雄，《中世國民の精神生活》（東京：中文館書店，1939 年 11 月 25 日），頁
193~194。 
93 藤原實資，《小右記》（收入增補史料大成刊行會編，《增補史料大成》，別卷 1~3，京都：
臨川書店，1965 年），頁 278 下。 
94 《堀河天皇》（收入東京大學史料編纂所編，《大日本史料》，第 3 編之 1，東京：東京大
學出版會，1968 年 4 月 1 日覆刻），寬治 4 年 12 月 16 日，頁 998。 
95 同上。 
96 藤原賴長，《台記》（收入增補史料大成刊行會編，《增補史料大成》第 23 卷，京都：臨
川書店，1997 年 9 月 30 日第 7 刷），頁 7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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鎌倉時代，神國日本的用語，文獻記載更多，如《吾妻鏡》元曆元年（1184）
2 月 25 日條，賴朝上奏朝廷有關諸社事時，有「我朝者神國也，往古神領無
相違。」97元曆 2 年 5 月 24 日條，義經送給賴朝的書信中，有「我國神國也，
神不可稟非禮。」98其他《撰集抄》、《續後撰和歌集》、《保元物語》、《源平
盛衰記》、《倭姬世記》、《玉葉》、《玉蘂》、《平戶記》等，均可散見「神國」
一語的記載。99 
當蒙古招諭國書陸續送達，對外關係緊張的時刻，日本是神國的思想瀰
漫國內，如 1269 年（文永 6 年）12 月，京都正傳寺禪僧東巖慧安在石清水
八幡宮祈願： 
 
八幡大士六十餘州一切神等，今日本國天神地祇以於正法治國以
來，部類眷屬充滿國界。草木土地山川藂澤，無非垂迹和光之處，
各各振威，各各現德影。現貴賤五躰之中，增運益勢，可令折伏
他方怨賊。……100 
 
即日本充滿一切神祇，藉其威德，可令他方怨賊屈服。他並發願「八幡大士，
一神諸神，一切神祇，天上地下，護法善神，皆來集會，擁護王宮，聖朝安
穩，率土安寧，萬民快樂。」101文永 7 年 5 月在結束六十三天祈願時，他還
夢到蒙古牒使「作千萬怖畏，還為神國。對君臣上下，懇望而和親，重獻蒙
古毛冠。」並確信此為「降伏先瑞(端)」。102文永 8 年 9 月的祈願中，則有「今
日本國天神地祇，以於正法治國以來，部類眷屬充滿此間。草木土地山川叢
                                                 
97 不著撰人，《吾妻鏡》（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50~1， 
東京：吉川弘文館，1989 年 3 月 20 日），卷 3，頁 104，元曆元年 2 月 25 日甲申條。 
98 同上書，卷 4，頁 157，元曆 2 年 5 月 24 日條。 
99 參見清原貞雄，《中世國民の精神生活》，頁 195~197。 
100
 竹內理三編，《鎌倉遺文》，卷 14，頁 112 上，10558 條，文永 6 年 12 月東巖慧安願文案。 
101
 同上書，同卷，頁 112 上，10557 條，文永 6 年 12 月東巖慧安願文。 
102
 同上書，同卷，頁 147 上，10630 條，文永 7 年 5 月 26 日東巖慧安敬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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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水陸虛空，無非垂迹和光之處。各各振威，各各現德，可令斫伏他方怨賊。
明神入於貴賤五體之中，增運益勢，可令斫伏蒙古怨敵。」等語。103文永 10
年 5 月的願文，又有「本朝者是為神國，故一切神祇充滿國界。……神神各
各，應勸請聲，降臨影向，莫現凡夫怖畏之形，唯現人天可愛之身。」之語。
104東巖認為日本是神國，諸神充滿國界，可斫伏他方怨敵。由於是神護佑的
國家，蒙古「譬如師子敵對貓子」，105必定可以降服。 
篤信法華經的日蓮，亦力說日本是神守護的神國。日蓮在 1268 年（文永
5 年）蒙古國書初到時，亦言： 
 
西戎大蒙古國牒狀到來，……夫此國（日本）神國也，神不稟非禮，
天神七代地神五代神神，其外諸天善神等，一乘擁護神明矣。106 
 
即相對於西戎蒙古，日本是天地諸神擁護的國家。1269 年（文永 6 年）朝廷
下春日神社的詔勅中，有「夫吾朝者神國也，偏仰冥助之外，無二心。」1071293
年（正應 6 年）派遣公卿勅使赴伊勢的詔勅中，有「我朝神國，忝增威光，
異域凶俗，還成歸伏。」108又如史籍《八幡愚童記》有「神明擁護不怠，佛
陀冥助無止」109之記載，《神皇正統記》有「神明威德不可思議」之語，110《太
                                                 
103 竹內理三編，《鎌倉遺文》，卷 14，頁 303 上~304 上，10880 條，文永 8 年 9 月東巖慧安 
願文。 
104 同上書，卷 15，頁 101 下~102 上，11267 條，文永 10 年 5 月東巖慧安願文寫。 
105 同上書，卷 14，頁 112 下，10558 條，文永 6 年 12 月東巖慧安願文案。 
106 同上書，卷 13，頁 425 上下，10307 條，文永 5 年 10 月 11 日日蓮書狀。 
107 水谷川忠磨編，永島福太郎校訂，《春日社記錄》(奈良：春日大社，1957 年 3 月 20 日)，
日記 2，第 17 條，文永六年中臣祐賢記，頁 65。 
108 竹內理三編，《鎌倉遺文》，卷 24，頁 4 下，18241 條，正應 6 年 7 月 8 日伏見天皇寂(宸)
筆宣命案。 
109 村田正治、秋本吉德、貞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收入神道大系編纂會編，《神道
大系》，東京：神道大系編纂會，1992 年 3 月），上上，降伏事，頁 112。 
110 北畠親房，《神皇正統記》（收入三枝博音、清水幾太郎編，《日本哲學思想全書》，第 3
卷，東京：平凡社，1979 年 11 月），頁 118，後宇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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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記》亦有「三千七百五十餘社，大小神祇宗廟之冥助」111等語。日本僧侶、
朝廷無不相信日本是神明護佑的國家，對蒙古的入侵，「非神佛力，決不可
伏」。112 
此時期的神國思想，本質上與前代並無不同，但它最主要的特徵，則是
自主的國家觀念更顯著，加上天照大神與天皇是一脈相承的思想，以致呈現
日本是世界中心、歧視他國的對外觀。日本朝野自主的國家觀念，源平時代
已有發展，如入宋僧成尋的《參天台五臺山記》中，時有「大日本國」一語
出現。1131079 年（承曆 3 年）高麗致書日本求良醫，日本則以其牒文乖禮、
態度不遜，予以拒絕。1141118 年（元永元年）由宋商人攜至日本的國書中，
因有「東夷」、「方貢」、「來王」、「事大」等語，結果亦未回覆。115又，據《源
平盛衰記》載，1178 年（治承 3 年）平重盛（1118～1181）患重病，當時剛
好有宋名醫到博多，平清盛勸他去就診，但重盛不願意。他說：「不肖之身忝
依天恩，昇三公之一丞相之位。以本朝鼎臣外相，見異國浮遊來客，為國之
恥，家之疵。縱亡我命，怎可不顧此國之恥。」116終於未就醫。不論此記載
是否屬實，反映的是國家主義在十二世紀已存在。117鎌倉時期，自主的國家
                                                 
111 後藤丹治、釜田喜三郎校注，《太平記》（東京：岩波書店，1960~1962 年），卷 39，自
太元攻日本事，頁 456。 
112 奈良國立文化財研究所編，《西大寺叡尊傳記集成》（奈良：大谷出版社，1956 年 3 月），
頁 175。 
113 參見成尋，《參天台五臺山記》（收入佛書刊行會編纂，《大日本佛教全書》，東京：佛書
刊行會，1917 年 10 月 25 日），卷 1，頁 22 上；卷 2，頁 37 上；卷 5，頁 94 上等。 
114 參見三善為康輯，《朝野群載》（收入國史大系、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29 卷上，東京：吉川弘文館，1964 年 11 月），卷 20，異國，頁 457。參見源俊房公，《水
左記》（收入笹川種郎編輯、矢野太郎校訂，《史料大成》，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
1936 年 8 月 22 日），承曆 4 年閏 8 月 14 日條，頁 112 下。 
115 參見釋周鳳，《善鄰國寶記》（收入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第 21 冊，東京：近
藤出版部，1924 年 4 月 25 日 3 版），卷上，頁 22，元永元年條。森公章，《古代日本の
對外認識と通交》，頁 178~184，〈元永元年勘文とその背景〉。 
116 市古貞次等校注，《源平盛衰記》(二)（東京：三弥井書店，1993 年 5 月 15 日初版第 1
刷），卷 11，大臣所勞，頁 162。 
117 日本中心主義立場的確立，是在平安時期。參見森公章，〈平安貴族の國際認識につ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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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更加顯著，尤其是宗教界，如榮西（1141～1215）、親鸞（1173～1262）、
日蓮（1222～1282）等，國家主義思想濃厚。118另一方面，「神孫君臨」，萬
世一系的思想，在蒙古詔諭期間亦開始孕育，如 1269 年（文永 6 年）回覆蒙
古的國書中，有「凡自天照皇大神耀天統，至日本今皇帝受日嗣。」「故以皇
土永號神國」119等語。此國家主義、神裔思想，導致日本本國優越意識被強
化。日本佛教徒所認識的世界序列—天竺（印度）、震旦（中國）、日本，120位
居最下位的日本，逆轉為最上位。原是邊土小國的日本，由於是神的子孫，
受諸神護佑，故絕非邊土，亦非小國，而是神聖之國。如日蓮認為，日本是
「一閻浮提內，優於月氏漢土，超越八萬國之國。」121貞慶認為，「爰有勝
地，世稱笠置，奇異瑞像，精靈彰眼，誰言邊土，殆超大國。」122光宗認為，
「我國習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央也」。123慈遍則認為，「惣使異域，悉令歸本朝」
124即日本超越諸國，是大國，位居世界中央，異域皆歸日本。又，由於受神
明護佑，故「不為被異國襲也」，125此國土的神聖觀，及對外的優越意識，
遂產生蔑視他國的心理。如《八幡愚童記》載： 
 
蒙古是犬之子孫，日本則神之末葉也。貴賤相別，天地懸隔也。
                                                                                                                                       
ての一考察—日本中心主義立場の「定立」—〉（收入森公章，《古代日本の對外認識と
通交》，頁 161~215）。 
118 榮西的興禪護國論，親鸞的鎮護國家精神，日蓮的立正安國論等。參見辻善之助，《增
訂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0 年 5 月），頁 197~199。 
119 不著撰人，《本朝文集》（收入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30 卷，東京：國
史大系刊行會，1938 年），卷 67，贈蒙古國中書省牒。 
120 參見應地利明，〈繪地圖に現われた世界像〉（收入朝尾直弘等編，《日本の社會史》第 7
卷，〈社會觀と世界像〉，東京：岩波書店，1987 年 7 月 14 日 1 刷），頁 303～305。 
121 竹內理三編，《鎌倉遺文》，第 15 卷，頁 377 上，11837 條，文永 12 年 2 月日蓮書狀。 
122 同上書，第 3 卷，頁 193 下，1485 條，元久元年 10 月 17 日沙門貞慶咒願文。 
123 釋光宗，《溪嵐拾葉集》（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續諸宗部 7，第 76 冊，台北：中華
佛教文化館大藏經委員會影印，1973 年 4 月），第 6 卷，頁 518 下。 
124 慈遍，《舊事本紀玄義》（收入續群書類從完成會編，《續續群書類從》，第 1，神祇部，
東京：平文社，1970 年 3 月 25 日），卷 5，頁 155 上。 
125 釋光宗，《溪嵐拾葉集》，第 6 卷，頁 51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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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明畜類何及對揚。126 
 
即視蒙古為犬之子孫，不能與神裔的日本相比。此書在記載神功皇后征伐三
韓時，也有「成我等日本國之犬，應守護日本」、「新羅國大王，日本國之犬
也」等語。1271271 年（文永 8 年），日蓮上呈平賴綱的書信中，亦有「犬戎
亂浪，夷敵伺國」128之語。神國思想的昂揚，日本此時對蒙古、朝鮮半島的
國家，均以畜牲視之。 
此一時期，日本的神國思想中，國家主義、本國優越意識被強化，並增
添神孫思想、蔑視他國等內容。此一偏狹的神國思想，廣泛且深入朝廷公卿
及一般民眾心中，侷限其國際視野。 
四、武威意識 
中世日本武威的意識，與武家政治的確立，密切相關連。鎌倉幕府是以
東國武士為中心，以東國為地盤建立的武家政權，而東國原又是狩獵社會，
故其重武是必然的。日本是「武道之國」的意識，為當時朝野上下所共有。
以蒙古入侵為契機，在持續的軍事緊張中，更為昂揚。「武威」自覺的對外顯
揚，則是與蒙古交戰，及二次計畫「異國征伐」。 
(一)、武家政治 
武家政治的產生，源於律令制的崩潰。平安朝中期以後，土地國有的班
田制漸廢弛，全國以莊園為主的土地私有化形成，藤原氏等中央貴族及地方
                                                 
126 村田正治、秋本吉德、貞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下上，降伏事，頁 152。 
127 同上書，上上，降伏事，頁 122。 
128 竹內理三編，《鎌倉遺文》，卷 14，頁 300 上，10872 條，文永 8 年 9 月 12 日日蓮書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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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皆擁有土地。另一方面，有平將門之亂（939 年）、129藤原純友之叛（939
年）、130刀伊入寇（1019 年）、前九年之役（1051～1062）、後三年之役（1083
～1087）等兵亂。又，負責維持治安的檢非違使（弘仁年間設，810～822），
完全無力，每每兵亂之外，通都鄙邑盜賊橫行。在此情勢下，地方上擁有土
地的領主，由於無法依賴政府，勢必講求自衛之道。此外，擁有廣大土地的
領主，養有大批農奴為其耕種，即所謂家子郎黨。131小地主通常無自衛能力，
又怕被兼併，唯有將土地讓與有力者，受其保護。因此地方豪族的土地和家
子郎黨越來越多。地方大地主在其郎黨中，挑選強健勇敢者擔任護衛工作，
平時則從事耕作，此即武士的起源。132 
擁有大批武士的豪族，由於公卿間的權力之爭，更助長其勢，這批新興
的武士被利用作為鬥爭的利器。值得注意的是藤原氏在中央獨佔優勢之後，
源、平兩氏等在中央不得志者，反而到地方紮根，成為地方武士團的「棟樑」，
133與地方武士結成嚴密的君臣主從關係。武士棟樑中，最強而有力者為源、
平兩氏。源氏始祖是清和天皇（858～875）的孫子經基，其被賜予「源」姓。
134平氏始祖氏桓武天皇（781～805）的曾孫高望，被賜予「平」姓。135由於
939 年（天慶 2 年），平氏同族平將門在關東反叛，及以率領瀨戶內海海盜擴
大勢力的藤原純友在西海叛亂，結果均為東國當地的武士團及源經基所鎮
                                                 
129 參見元木泰雄，《武士の成立》(東京：吉川弘文館，1994 年 8 月 20 日第 1 刷)，頁 36~47。 
130 參見同上書，頁 48~53。 
131 家子：武士團首領的同族子弟、所屬土豪等。郎黨：武士團中，隨從上級武士的下級兵
士。參見全國歷史教育研究協議會編，《日本史用語集》（東京：山川出版社，1988 年
12 月 20 日 11 版），頁 47，〈家子〉、〈郎黨〉。 
132 參見清原貞雄，《中世國民の精神生活》（東京：中文館書店，1939 年 11 月 25 日），頁
159~160。大多和明彥，《日本文化の基調》（東京：文化書房博文社，1986 年 6 月 10
日 1 刷），頁 62~63。 
133 即地方武士團為了進一步擴大發展組織，尊賜姓皇族出身的貴族為統率者之意。代表者
如清和源氏經基、桓武平氏高望等。參見全國歷史教育研究協議會編， 《日本史用語集》，
頁 47，〈武士の棟樑〉。 
134 參見同上書，頁 48，〈清和源氏〉。 
135 參見同上書，頁 47，〈桓武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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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136其後，1028 年（長元元年）平忠常在上總反叛，1051 年（永承 6 年）
安倍賴時反叛（史稱前九年之役），1083 年（永保 3 年）清原家衛叛亂（史
稱後三年之役），亦皆由源氏率領的東國武士所平定。137源氏遂在東國建立
起地盤。源、平兩氏同受京都朝廷信任，但 1159 年（平治 9 年），源義朝在
京都舉兵被平清盛反擊失敗後，政權移至平氏。1381167 年（仁安 2 年）平清
盛任太政大臣，為平氏全盛時期。1180 年（治承 4 年），以仁王（後白河法
皇的兒子）、源賴政、源賴朝（義朝的兒子）、源義仲（賴朝堂弟）以平清盛
幽禁後白河法皇，另立年幼的安德天皇，自行獨裁為名同時舉兵，各地武士
響應以仁王的號召，亦相繼舉兵，平氏的軍隊在各地被打敗。1181 年（養和
元年），平清盛病死後，平氏勢力漸衰。賴朝則佔領東國，義仲佔領東北地方。
1391183 年（壽永 2 年），義仲佔領京都，平氏逃往西國。但義仲與後白河法
皇、貴族、賴朝對立，最後被范賴、義經（二人為賴朝之弟）的軍隊打敗、
殺死。平氏一族於 1185 年（文治元年）亦在長門的壇之浦被范賴、義經等追
擊覆滅。140賴朝在舉兵之後，留在關東，並在鎌倉建立政權。最大的特點是
                                                 
136 平將門是高望之孫，良將之子。939 年攻略常陸、下野、上野等的國府，自稱新皇。940
年為平貞盛、藤原秀鄕討平。藤原純友是瀨戶內海海賊的棟樑，以日振島（今愛媛縣北
宇和郡宇和海村）為根據地於 939 年作亂，燒掠大宰府，941 年為源經基平定。參見同
上書，頁 48，〈平將門〉、〈藤原純友〉。依田熹家，《日本通史》（台北：揚智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1995 年 4 月），頁 46~47。 
137 平忠常是高望曾孫，任上總介、武藏國押領使。1028 年反叛，佔領房總，1031 年為追
捕使源賴信平定，關東平氏因此衰退。陸奧土豪安倍賴時反抗國司，因朝廷之命，源賴 
義、義家得清原氏之援，平定此亂，為源氏在東國確立勢力之始。清原氏發生繼承之爭，
源義家以陸奧守介入，並助藤原清衡在金沢柵滅掉清原氏。此後源氏在東國的威望更
高，並確立武家棟樑的地位。參見全國歷史教育研究協議會編，《日本史用語集》，頁 57，
〈平忠常の亂〉、〈前九年の役〉、〈後三年の役〉。依田熹家，《日本通史》，頁 47。 
138 源義朝與平清盛爭勢力，並與藤原信賴相結。1159 年趁平清盛赴熊野不在京都，舉兵襲
擊三條殿，將後白河上皇移至內宮。但因平清盛反擊，上皇和二條天皇逃出，義朝失敗。
在逃回東國途中，於尾張被暗殺。之後，政權移至平氏。參見全國歷史教育研究協議會
編，《日本史用語集》，頁 60，〈平治の亂〉、〈源義朝〉。 
139 參見依田熹家，《日本通史》，頁 62、64。 
140 參見依田熹家，《日本通史》，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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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所屬的武士作為御家人加以組織，並逐漸控制東國，建立獨立的、代表
武士利益的軍事政權，他並以守護、地頭的任命，將權力擴展到全國。1189
年（文治 5 年）消滅奧州的藤原泰衡之後，又領有陸奧（今福島、宮城、岩
手、青森四縣）、出羽（今山形縣與秋田縣）兩國，其權威遂遍及東北至九州。
1411192 年（建久 3 年）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正式建立鎌倉幕府。 
幕府以將軍為中心，將軍代表武士。武士中有御家人和非御家人之分。
御家人由將軍任命為地頭，取得土地支配權。平時有警衛京都和鎌倉的義務，
戰時則須參加戰鬥，兩者形成主從關係。隨幕府勢力的發展，事實上東國已
完全由幕府統治，其他各國也由幕府通過守護干預國衙，剝奪國司的行政權。
1421199 年（正治元年），賴朝死，子賴家（十七歲）繼承將軍一職。由於無
法統率有實力的武士，遂形成領導權之爭，伊豆豪族北条氏則藉此擴大勢力。
1213 年（建保元年），北条義時掌握軍政大權，確立執權143—幕府實際統治
者的地位，以後執權均由北条氏世襲。北条氏能取得實權，是因東國武士不
歡迎將軍獨裁的政治，他們希望由武士的聯合組織來代表武士利益的政治。
承久之亂（1221 年）時，以東國武士為首的武士階級都支持幕府。144亂平之
後，朝廷勢力失墜，幕府處於優勢地位。幕府並在京都設「六波羅探題」以
監視朝廷，並統轄尾張國（今愛知縣西部）以西的御家人。145其重要性僅次
                                                 
141 參見同上書，頁 65~67。義江彰夫，〈朝廷．幕府の分立と日本の王權—高麗．李朝王權
との比較を通して—〉（收入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
史Ⅱ—外交と戰爭》，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 年 7 月 24 日初版），頁 113~117。 
142 參見依田熹家，《日本通史》，頁 68。 
143 執權：原為擔任院政實務院司別當（首長）的稱呼，後來成為專指北条氏兼政所、侍所
別當的地位。1203 年北条時政開始，義時於 1213 年也兼侍所別當，作為執權掌握幕府
內的實權，稱執權政治。參見全國歷史教育研究協議會編，《日本史用語集》，頁 66，〈執
權〉、〈執權政治〉。北条氏任執權者，計十六人。參見童門冬二，《北条時宗の生涯》（東
京：三笠書房，2000 年），頁 9，北条氏略系圖。 
144 承久之亂是後鳥羽上皇打倒鎌倉幕府的兵亂。執權義時令泰時、時房領兵攻破上皇，結
果後鳥羽、土御門、順德三個上皇被流放，仲恭天皇被廢，另立後堀河天皇。參見全國
歷史教育研究協議會編，《日本史用語集》，頁 67，〈承久の亂〉。 
145 參見同上書，同頁，〈六波羅探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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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執權，亦由北条氏世襲。幕府另一方面沒收依附朝廷方面的貴族和武士的
領地，新任命許多地頭，將勢力伸展至畿內和西國。1224 年（元仁元年）北
条泰時任執權時，新設「連署」、「評定眾」，制定「貞永式目」。連署是執權
的輔佐，仍由北条氏一門出任。146評定眾擔任政務、司法的評議和裁決，是
一聯合議事組織，最初由北条氏一族及大江、清原、三善氏等十一重臣組成。
147「貞永式目」五十一條於 1232 年（貞永元年）制定，是日本最早的一部
武家法，又稱「御成敗式目」。它以賴朝的先例及武家社會的習慣為基準，規
定御家人的權利義務和土地繼承等。148此法在幕府勢力範圍內施行，對象是
御家人。但隨幕府勢力的擴大，施行範圍也逐漸擴大。1247 年（寶治元年），
執權北条時賴（泰時之孫）消滅與其對立有實力的御家人三浦泰村一族。
1491249 年（建長元年）為求審判公平、迅速，他又設置「引付眾」，引付會
議是由評定眾中選出的「頭人」和引付眾組成，150專門審理御家人的領地訴
訟。1252 年（建長 4 年）廢藤原將軍賴嗣，迎後嵯峨天皇的皇子宗尊親王為
將軍，151虛其位並自行獨裁統治。文永以後，由於對應蒙古入侵，幕府得到
動員全國非御家人武士的權利，並可從非幕府領地徵收物質，將勢力擴大到
西國。北条氏則在此過程中，進一步確立獨裁地位，戶主得宗的勢力更大，
形成由內管領（御內人中的長老）和御內人（家臣）裁決的「得宗專制政治」。
152原由有實力御家人共同組成的聯合議事組織「評定眾」形式化。1285 年（弘
                                                 
146 連署：輔佐執權，在公文書與執權共同署名加印，首任連署是北条時房。參見同上書，
同頁，〈連署〉。 
147 參見同上書，同頁，〈評定眾〉。 
148 參見全國歷史教育研究協議會編，《日本史用語集》，頁 67，〈御成敗式目〉。石井進，《鎌
倉幕府》（東京：中央公論社，1965 年 8 月 14 日初版），頁 399~404。 
149 由於時賴外祖父安達泰盛的陰謀，時賴與泰村對立。二人在鎌倉交戰，三浦一族被滅，
此稱為寶治之亂。參見全國歷史教育研究協議會編，《日本史用語集》，頁 68，〈寶治合
戰〉。 
150 參見同上書，同頁，〈引付眾〉。 
151 參見同上書，同頁，〈皇族（親王）將軍〉。 
152 所謂得宗，指北条氏「嫡流惣領家」（本家），又稱德宗，此為義時的法名。計有義時、
泰時、經時、時賴、時宗、貞時、高時七人。十三世紀後半開始，得宗與其家臣團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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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8 年）11 月「霜月騷動」153後，內管領更加專權，得宗專制支配確立，此
時執權為北条貞時。另一方面由於御家人買賣、典當領地，逐漸沒落。加上
防禦、抵抗元軍，負擔與犧牲卻未能得到報償。鎌倉後期，御家人和御內人
間的對立尖銳化。1333 年（元弘 3 年）北条氏為東國有實力的御家人新田義
貞消滅，鎌倉幕府亦滅亡。 
(二)、武威意識 
武士之產生，如前所述約在十世紀前半至十一世紀末。初期的地方武士
團，中央視其為擾亂治安的「屠膾之類」，154至中世前期，一直是重要的社
會問題。但另一方面則稱武勇第一之士為「天下之一物也」。155武士分上方
武士、東國武士、西國武士三種，上方武士以伊勢平氏和河內源氏最得京都
朝廷信任，156兩家共同守護京師，掌握全國兵馬權。關東（東國）武士相當
多，但當時稱關東為東夷，屬夷狄。157由於源氏集結東國中小武士團平定在
                                                                                                                                       
人形成專制化，和御家人對立。參見同上書，頁 70，〈得宗〉、〈得宗專制政治〉。 
153 內管領平賴綱因讒言，討伐執權北条貞時的外祖父安達泰盛，安達泰盛及其一族滅亡。
參見同上書，同頁，〈霜月騷動〉。村井章介，《北条時宗と蒙古襲來》（東京：日本放送
出版協會，2001 年 1 月 30 日 1 刷），頁 235~240。 
154 竹內理三編，《平安遺文》(東京：東京堂出版，1967 年 12 月 10 日第 2 刷)，古文書編，
第 2 卷，第 339 條，永延 2 年 11 月 8 日，〈尾張國郡司百姓等解〉，頁 474 上。 
155 江匡房，《續本朝往生傳》（收入高楠順次郎等編，《大日本佛教全書》，第 107 冊，東京：
有精堂，1933 年 4 月 10 日），頁 3 下載：「武者則滿仲、滿正、維衡、致頼、賴光，皆
是天下之一物也」。 
156 源氏有多田源氏、河內源氏、美濃源氏之分。河內源氏為鎌倉武士之本。久米邦武，〈鎌
倉時代の武士道〉（收入花見朔巳，《鎌倉時代史論》，東京：勿來社， 1931 年 2 月 10
日），頁 180~181。 
157 參見同上文，頁 181。所謂東國，有三種說法：（1）與關東同義。所謂關東，則指伊勢
鈴鹿、美濃不破、越前愛發關以東地區。（2）指遠江、信濃以東。（3）與坂東同義，即
今關東地方。三關以東的東國，不一定與律令法中畿內、畿外的區分一致。律令制下的
畿內政權，其東包含屬東山道近江國附近。參見中世東國史研究會，《中世東國史の研
究》（東京：昭文堂，1988 年 2 月 8 日初版），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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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國的叛亂及內亂，關東武士得到「可以匹敵全國武士」的聲名。158源氏建
立的鎌倉幕府是以東國為中心的武家政權，而東國原又是一狩獵社會，159其
重武是必然的。由《將門記》、《陸奧話記》、《奧州後三年記》等中世戰記文
學，大體可以了解當時東國武士團「兵之道」的意識和觀念。160另由中世武
家的家訓、家法，如《竹馬抄》、《極樂寺殿御消息》等，則可以瞭解鎌倉時
代的「武者之習」。161鎌倉武士講「弓馬之道」，即弓術與馬術。162賴朝在鎌
倉開幕府之後，常在富士山下及那須原野舉行狩牧，注重弓箭訓練，培養士
氣。或令臣下在面前比賽角力，訓練武勇。163鎌倉幕府是以武士為中心，重
武的武家政權。此外，日本是「武道」之國，由東巖慧安之言，亦可充分理
解。他在 1269 年（文永六年）蒙古國書送達日本時，曾言： 
 
蒙古國者，惰性憍慢，而常思念統領一閻浮□得為王。但心事相
違，憂於不多勇健武士。傳日本國武藝超過諸國，弓箭無有比類，
甲冑令怖鬼神。雖然彼國（日本）武道之故，上者卑下，下者高
舉，萬民亂故，王臣難分，無理亂國。寧不進退，攻執日本為我
伴國，以彼軍兵降服唐土天竺未為難。此國（蒙古）謀計大，彼
國（日本）武骨勝，彼此合力，不降何國，□偏余，願先伏得日
                                                 
158 參見久米邦武，〈鎌倉時代の武士道〉，頁 182。 
159 參見中世東國史研究會，《中世東國史の研究》，頁 85~91。大石直正，〈東國‧東北の自
立と「日本國」〉(收入朝尾直弘等編，《日本の社會史》第 1 卷，《列島內外の交通と國
家》，東京：岩波書店，1987 年 1 月)，頁 229~234。 
160 參見大多和明彥等，《日本文化の基調》，頁 63~66。 
161 參見同上書，頁 66~69。平安末至鎌倉時代，在武士社會出現所謂「兵之道」、「武士之
習」、「弓馬之道」，至近世初始稱「武士道」。參見久米邦武，〈鎌倉時代の武士道〉，頁
173。李瑜煥，《韓國から見た日本文化—傳統社會と意識構造》（東京：五月書房，1994
年 4 月 18 日，増補新裝版），頁 51~52。 
162 參見久米邦武，〈鎌倉時代の武士道〉，頁 173~180。 
163 參見清原貞雄，《中世國民の精神生活》，頁 66。那須原野，跨栃木縣黑磯市、大田原市、
那須郡那須町、西那須野町、黑羽町等。參見藤岡謙二郎編，《日本歷史地名辭典》（東
京：東京堂，1981 年 4 月 25 日初版），頁 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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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是念。……竊尋敵國之元意者，駈日本軍兵，欲令調伏諸
方國土。……164 
 
即蒙古由傳聞知，日本武藝超越他國，弓箭無以類比，甲冑令鬼神害怕。日
本雖是武道之國，但國亂。若得到日本，可以其軍兵降服中國和天竺。以蒙
古之「謀計」和日本之「武骨」，彼此合作，何國不降。故慧安推測蒙古之意，
在於欲利用日本軍兵降服他國。此顯示面對蒙古威脅，慧安對日本的認識是，
日本是「軍事強國」。慧安又言： 
 
我國大小巨細事，偏課武家，武家者朝家第一重寶，自國他國見
人成恐，弓箭刀杖，聞人振舌，此時得境，不可不施威勢。165 
 
即武家—鎌倉幕府實掌政權，弓箭刀杖武藝優秀，此時必須施展威勢。據此
推測，慧安之意應是希望朝廷撤回對蒙古國書的回覆，而由幕府展示威勢，
以武力解決。166此外儒者玄惠（1269～1350）亦由「東夷」(日本)之夷字加
以分析，認為夷由「弓」和「大」構成，夷字是本朝的弓箭加上人的眉目，
所以日本是弓力強勁的國家。167 
以蒙古入侵為契機，武威—武力與威勢的主張和自覺，在持續的軍事緊
張中更為昂揚。此於當時以公家、武家為中心的上層社會中流行的「宴曲」，
168有不少反應，如宴曲中有舉擊滅蒙古之例，以讚美幕府之武力。舉宇都宮、
                                                 
164 竹內理三編，《鎌倉遺文》，卷 14，頁 112~113，10559 條，東巖慧安意見狀。 
165 竹內理三編，《鎌倉遺文》，卷 14，頁 112~113，10559 條，東巖慧安意見狀。 
166 參見南基鶴，《蒙古襲來と鎌倉幕府》，頁 212。 
167 參見坂本太郎編，《聖德太子全集》（東京：龍吟社，1942 年 8 月 15 日初版）第一卷，
17 條憲法，法印玄惠注，〈聖得太子憲法〉，頁 78~79。 
168 宴曲：明空於正安 3 年（1301）8 月集宴曲集五卷、宴曲抄三卷、真曲抄一卷、究百集
一卷，合計百曲。參見乾克己，〈宴曲と蒙古襲來—東國の軍神との關聯を中心として
ー〉（《金沢文庫研究》，16~9，1979 年），頁 1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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諏訪、鹿島、補陀落山（日光山）、鶴岡、背振山、石清水等神社軍神（武神），
去除異國威脅的靈驗、靈威、靈效等。169顯示對「武」的價值的肯定與「武
威」的發揚。又，由當時「八幡神」的信仰，亦知武家的存在，積極被肯定。
八幡神是源家的氏神，平安中期以後已具有武神的性質，御家人以祈武的純
宗教精神亦信仰八幡。八幡神即應神天皇，是神功皇后征三韓時防禦外敵有
功的神，是護國神。武士的理想是護國，與護國神八幡的信仰一致，由信仰
八幡，武士團結合在一起。170遇外敵時，向八幡祈禱，八幡即顯威克敵。文
永、弘安蒙古二次入侵，二次遇風退兵，即是八幡的靈驗。《八幡愚童記》載： 
 
寶治、文永、弘安、正應，每每怨敵猛勢之時，不煩片時合戰，
諸國治。只大菩薩之御計。171 
 
即幕府能戰勝，顯揚威勢，是八幡大菩薩之御計。同書又載： 
 
公家憚武家，又武家恐公家，專自由之政務者不可有也。然者文
武二道有德化，東關破，洛陽難得安全；將卒衰，民烟之荒廢無
疑。172 
 
所謂「東關破，洛陽難得安全」，這是對武家存在的肯定。蒙古的入侵，面臨
此未曾有的對外危機，對「武」的依賴和期待是必然的。幕府雖二度擊退蒙
古，但蒙古的威脅持續存在，「武威」的主張繼續顯揚，亦是當然的。 
                                                 
169 參見乾克己〈宴曲と蒙古襲來—東國の軍神との關聯を中心としてー〉，頁 11 下~12 上、
12 上~16 上。 
170 參見奧田真啟，《中世武士團と信仰》（東京：柏書房，1980 年 5 月 21 日第 1 刷），頁
67~69。柴田實，〈八幡神の一性格—庶民信仰における八幡神〉（收入柴田實，《 中世 
庶民信仰の研究》，東京：角川書店，1966 年 10 月 30 日初版），頁 94~98。 
171 村田正治、秋本吉德、真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下末，頁 170。 
17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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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在二次蒙古侵襲之後，曾二次企圖「異國征伐」，雖未實現，但此亦
是其對外發揚「武威」的表露。「異國」指高麗，此征伐又稱「高麗征伐」、「高
麗發向」。173由《東寺百合文書》中的古文書，知第一次是在文永之役（1274
年）後，約一年的 1275 年（建治元年）12 月發布命令，征伐時間預定翌年
三月，幕府並向鎮西諸國徵集兵員和船員。174當時關西諸國的地頭御家人，
應幕府命令陸續向幕府報告參戰兵員數，及攜帶兵器種類。由留下來少數相
關的史料，知高齡八十五歲的老者，自己無法上陣，而以兒子、孫子代替。
女子有領地者，同樣要上陣。上報時間稍延遲，則派遣急使日以繼夜送達，
充分盡其義務。175顯示當時上下征服敵國的意氣。但因史料缺乏，異國征伐
的實際情況並不清楚。176第二次的異國征伐，根據某件寺領訴訟事件的相關
記載，知在弘安之役後，約一個半月，即 1281 年（弘安 4 年）8 月中旬發布
征伐令。兵員的徵集以筑前、豐前、豐後等九州北部三國為主，另外也由大
和、山城等國選拔徵調，兵員中有僧兵、寺領內的豪族等。177此次征伐，如
何實行，亦因史料不足，不得而知。建治 2 年、弘安 4 年二度計畫征伐高麗，
此乃「武」、「武威」的自覺和主張，與當時的神國思想，及本國優越意識產
生的蔑視他國觀念相結合，所衍生的對外侵略之舉。178以高麗作為征討對
象，如前述，乃與三韓自古即為日本的征服國，及高麗協助蒙古入侵，與蒙
古同視為異賊有關。前述的「宴曲」中，亦多處引述神功皇后征服三韓的故
事，179此大約亦是宴曲的作詞者，被幕府「異國征伐」的威勢所喚起的思想
                                                 
173 參見川添昭二，《北条時宗》（東京：吉川弘文館，2001 年 10 月 1 日第 1 版第 1 刷），頁
155。相田二郎，《蒙古襲來の研究》增補版，頁 129~130。 
174 參見相田二郎，《蒙古襲來の研究》增補版，頁 128~129。 
175 參見同上書，頁 135~140。 
176 異國征伐，原令不赴防壘建造之役者前往。但隨建造工程的增加，必須傾全力，遂將異
國征伐的軍役改赴此課役。相田二郎認為，當時建造防壘的工事，進行順利，而且意外
快速，因此以上的推測並不洽當。參見同上書，頁 142。 
177 參見同上書，頁 142~145。 
178 參見南基鶴，《蒙古襲來と鎌倉幕府》，頁 214。 
179 參見乾克己，〈宴曲と蒙古襲來—東國の軍神との關聯を中心としてー〉，頁 16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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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 
「武」與「武威」是當時朝野上下共有的意識，因蒙古的威脅而更加深。
幕府決定不回覆蒙古國書，對蒙古的入侵，動員備戰與應戰，即是「武」與
「武威」意識對外的顯揚。二次計畫「異國征伐」，則是此意識積極、主動的
實踐。又，由於兩次蒙古入侵，皆能無事，此意識一直潛藏於中世日本社會。 
五、日本中心思想 
所謂日本中心思想，是一種日本民族至上的意識。日本以中國的華夷思
想為基礎，八世紀前後在東亞建立一以日本為中心的「小帝國」。九世紀前後，
「小帝國」雖名存實亡，但華夷意識並未消失。此華夷意識，加上佛教的三
國世界觀，在鎌倉時代已將下位的日本扭轉至上位，又由淨穢觀形成的異域
為穢地的領域認識，以致十三世紀的日本，仍將朝鮮半島的高麗視為夷狄。 
(一)、華夷思想 
華夷思想是以中國王朝為中心，周圍國家、民族在中華王權下序列化的
一種政治思想。受天命的「中華」、「華夏」天子，以「德」化四夷；四夷歸
化中華，向中華天子朝貢。中華天子對朝貢的四夷君長給予王號、爵號，結
成君臣關係。此以中國為中心，在東亞形成的獨特國際秩序，大約在紀元前
八～三世紀間逐漸發展成形，180此後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但四夷受中國「天
下」思想的影響，在其王權的成長和領域擴大的過程中，亦產生獨立的國家
意識，181學習中國將自己置於「華」的地位，在領內亦立華夷內外之別，各
                                                 
180 參見石曉軍，《中日兩國相互認識的變遷》（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92 年 12 月初版），
頁 14～19。 
181 美國社會學家 W. G. Sumner，提出「民族優越感」（Ethnocentrism）的觀念。他認為各
集團各自擁有自尊心和自負心，認為自己是優秀的，讚揚它的神性，輕蔑他人。即各集
團認為只有自己的習俗（folkways）是唯一正確的，如果注意到其他集團的其他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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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形成獨自的國際關係。如高句麗、百濟、新羅、渤海、日本等朝鮮半島、
東北亞諸國，及越南等。182 
日本華夷思想的天下觀，約出現於五世紀末。江田船山古墳（九州熊本
縣菊水町）出土的鐵刀上，有「治天下□□□大王世」銘文，稻荷山古墳
（埼玉縣行田市）出土的鐵劍上，有「獲加多支（ワカタケル，wakatakeru）
大王」銘文，日本大部分的學者認為此大王應是指雄略天皇。183又，由於雄
略天皇一般認為是倭王武，而倭王武曾上表南朝宋，曰： 
 
封國偏遠，作藩于外。……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六十六
國，渡平海北九十五國。……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率所統，
歸崇天極。184 
即倭國是位居偏遠的外藩，東征毛人，西服眾夷，渡平海北，驅率所統，歸
崇宋王朝。此上表文顯示的天下思想，是以中國王朝為中心。因此銘文上「獲
加多支鹵」大王所治的「天下」，應是指大和政權支配的領域。倭王武之後，
                                                                                                                                       
便產生蔑視的感情。Sumner 並舉出猶太人、希臘人、羅馬人、中國人等主張自我民族優
越性的實例。參見 W.G.サムナ─著，青柳清孝、園田恭一、山本英治譯，《フォークウ
ェイズ》（收入日高六郎等編，《現代社會學大系》，第 3，東京：青木書店，1975 年 2
月），頁 21 下，22 上~24 上。 
182 高句麗華夷思想的世界觀，形成四世紀末～五世紀。百濟的華夷思想，形成於五世紀末
～六世紀。新羅的華夷思想，形成於七世紀中葉。渤海的華夷思想，形成於九世紀前半。
越南的華夷思想，形成於十世紀。參見酒寄雅志，〈華夷思想の諸相〉（收入荒野泰典、
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自意識と相互理解》，東京：東京大
學出版會，1993 年 11 月 5 日 2 刷），頁 28~40、48~53。 
183 參見西嶋定生，《日本歷史の國際環境》（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 年 1 月 30 日初
版），頁 76~77。井上光貞，〈铁劍の銘文─五世紀の日本を読む〉(收入井上光貞，《井
上光貞著作集》，第 5 卷，《古代の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86 年 3 月 10
日第 1 刷)，頁 407~409。福山敏男則根據歷代天皇的御諱推測，認為江田出土大刀上的
大王應是反正天皇。參見福山敏男，〈江田發掘大刀及び隅田八幡神社鏡の製作年代に
ついて─日本最古の金石文〉(《考古雜誌》，24 卷 1 號，1934 年 1 月 5 日，東京：考
古學會)，頁 37~39。 
184 梁．沈約，《宋書》（北京：中華書局，1974 年），卷 97，夷蠻傳，頁 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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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再遣使朝貢，但以倭國領域為「天下」的小世界天下思想形成。185表文中
的毛人指蝦夷，與眾夷均屬夷狄，海北指朝鮮半島或王化之外，此為以中國
華夷思想為基礎的反映。186 
日本與中國外交的恢復始於 600 年（推古天皇 8 年）遣隋使的派遣，之
後至 614 年（推古 22 年）計有六次遣使。遣唐使，自 630 年（舒明天皇 2
年）至 894 年（宇多天皇寬平 6 年），計十五回。遣隋使和遣唐使所持的國書，
是對等外交的文書形式。如小野妹子所攜國書中，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
處天子無羔」、「某敬白某云云，謹白不具」。187「天子」原只許中國皇帝使
用，周邊諸國雖有僭稱，也不在中國天子前自稱。「謹白」是對上、對等都可
使用的文辭，並不是臣禮。188不過隋煬帝仍以臣下之禮對待倭王，視倭國為
東夷朝貢國。189遣唐使的國書亦然。雖然唐與日本的史籍均無國書內容的記
載，但根據板澤武雄的研究，日本避免用像致隋國書中「東天皇敬白西皇帝」
那樣，易引起爭論的「天皇」、「皇帝」文字，而是使用漢字發音，將天皇書
寫為「主（須）明樂美御德」（スメラミコト， sumeramikoto，天皇的訓讀）
充分發揮對等外交，並避免刺激唐堅持的禮儀。190至於唐給日本的國書，仍
                                                 
185 西嶋定生認為這是將全世界意義的天下矮化，將廣大無邊的全世界變換成有限的小世
界。參見西嶋定生，《日本歷史の國際環境》，頁 78。 
186 參見井上滿郎，《古代の日本と渡來人—古代史にみる國際關係》（東京：明石書店，1999
年 4 月 15 日初版 1 刷），頁 44~46。 
187 唐．魏徵，《隋書》（北京：中華書局，1973 年），卷 81，東夷倭國，頁 1827。舍人親王，
《日本書紀》，卷 22，推古天皇 16 年 9 月辛巳條載：「東天皇敬白西皇帝，……謹白不
具。」 
188 參見酒寄雅志，〈華夷思想の諸相〉，頁 45。川勝守，《日本近世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
吉川弘文館，2000 年 6 月 10 日 1 刷），頁 3。 
189 小野妹子的冠位是第五階的「大禮」，但隋使裴世清官文林郎，是從八品。參見上田正
昭，〈古代貴族の國際意識について〉（收入日本古代史論叢刊行會編，《遠藤元男博士
還曆紀念日本古代史論叢》，東京：日本古代史論叢刊行會，1970 年 4 月 30 日），頁 29。 
190 參見板澤武雄，〈日唐通交に於ける國書問題について〉（《史林》，24~1，1939 年 1 月），
頁 22。西嶋定生，《倭國の出現—東アジア世界のなかの日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99 年 5 月 20 日初版），頁 24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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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對下的「勅書」。191 
七世紀後半（669~702），是日本律令體制確立的時期。192日本學習中國
王朝的華夷思想，將天皇置於頂點，國家統治權所及的範圍為「化內」，其外
部領域天皇「德化」所不及之處為「化外」，但「化外」又分鄰國、蕃國和夷
狄。鄰國即大唐，蕃國即新羅、渤海等朝鮮諸國。193在日本列島，尚未服「王
化」、「德化」的蝦夷、隼人、墮羅（耽羅）、舍衛、多褂島等南島人，稱為「夷
狄」。194日本與唐之間，如前所述，採對等外交。但對新羅和渤海，則視其
為朝貢國。蝦夷、隼人、南島人等亦被強制貢納調（方物）。195日本從七世
紀後半至八世紀前半，以中國的華夷思想為基礎，同時採用唐外交的「賓禮」
                                                 
191 唐的勅書，日本史籍完全沒有採錄，但《日本後紀》卷 12，桓武天皇延曆 24 年（805）
6 月 8 日條，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呂的奏言中，有「喚臣等，附勅書函，使還上都」之
語。《續日本後紀》卷 8，仁明天皇承和 6 年（839）9 月條，有「奏大唐勅書，獨召大
使藤原朝臣常嗣」之語。唐玄宗時，丞相張九齡，草「勅日本國王書」、板澤武雄據此
推測，「勅書」是唐對日的國書形式。參見板澤武雄，〈日唐通交に於ける國書問題につ
いて〉，頁 13~15。西嶋定生，《倭國の出現—東アジア世界のなかの日本》，頁 247~253。 
192 671 年施行近江令，689 年施行飛鳥淨御原令，701 年施行大寶律，702 年施行大寶令。
參見依田熹家，《日本通史》，頁 20。 
193 奈良時代所謂朝鮮諸國，現實上指新羅和渤海。「蕃」並無野蠻之意，與「藩」意同，
朝貢國之意。參見上田正昭，《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古代史》，頁 212。《令集解》（收入
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新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館，1989 年 3 月
20 日），第 4，卷 31，公式令，詔書式，頁 774，〈明神御宇日本天皇詔旨〉割註載：「問，
鄰國與蕃國何其別。答，鄰國者大唐，蕃國者新羅也。」 
194 參見石上英一，〈古代東アジア地域と日本〉（收入網野善彥等，《列島內外の交通と國
家》，東京：岩波書店，1987 年 1 月），頁 62~70。石母田正，〈日本古代における國際
意 識について〉（收入石母田正，《日本古代國家論》，第 1 部 官僚制と法の問題，東
京：岩波書店，1973 年 5 月 30 日第 1 刷），頁 326~327。石母田正，〈天皇と諸蕃〉（收
入石母田正，《日本古代國家論》，第 1 部），頁 331~332。《令集解》，第 1，卷 4，職員
令，頁 91，玄蕃寮條引古記：「在京夷狄，謂墮羅、舍衛、蝦夷等。」 
195 參見石上英一，〈古代國家と對外關係〉（收入歷史學研究會、日本史研究會編，《講座
日本歷史》2，古代 2，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 年 12 月 5 日 9 刷），頁 271、273
～274。遣新羅使的位階多半是從五位下或正六位上，也有正七位下。遣渤海使的位階
是從五位下或從六位下，均比遣唐使正四位下、從四位上，或從四位下低。參見上田正
昭，〈古代貴族の國際意識について〉，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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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慰勞詔書」，及元旦朝賀儀式，建立起名實相符的「東夷小帝國」。196 
奈良時代（710~794），以華夷思想為基礎構造的「小帝國」，將新羅視為
屏藩、附庸國的觀念，197影響中世日朝關係甚大。日本認為新羅「自古入朝」
198、「新羅國來奉朝庭者，始自氣長足媛（神功）皇太后平定彼國，以至于
今，為我蕃屏。」199《日本書紀》稱朝鮮為「蕃」、「蕃國」、「諸蕃」、「西蕃」，
朝鮮女性為「蕃女」，朝鮮神為「蕃神」。200「蕃」、「蕃國」，《日本書紀》的
古訓讀是「トナリ」（tonari，隣）或「トナリクニ」（tonarikuni，隣国），並
沒有侮蔑的意思。但《日本書紀》不用「隣」、「隣国」，而用「蕃」字，顯示
對朝鮮具有優越感。201反觀新羅的對日外交，從八世紀前半開始，已由朝貢
國轉為要求對等，如 735 年（天平 7 年）要求將國號改為「王城國」，202743
年（天平 15 年）要求將調改稱「土毛」。203753 年（天平勝寶 5 年），日羅兩
                                                 
196 蕃國使節、蝦夷、隼人、南島人，均曾參加元旦的朝賀禮儀。參見山里純一，《古代日
本と南島の交流》，頁 91~92。田島公，〈日本の律令國家の「賓禮」—外交禮儀より見
た天皇と太政官〉（《史林》，68~3，1985 年）。 
197 日本視新羅為屏藩、附庸國的觀念，大約在大寶（701~703）、慶雲（704~707）年間形
成。參見鈴木靖民，〈奈良時代における對外意識—『續日本紀』朝鮮關係記事の檢討〉
（收入鈴木靖民，《古代對外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館，1985 年 12 月 20 日
第 1 刷）， 頁 190~191。視渤海為附庸國的觀念，參見同上書，頁 205~216。 
198 菅野真道等撰，《續日本紀》（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
第 2 卷，東京：吉川弘文館，1989 年 3 月 20 日），卷 4，元明天皇，和銅 2 年（709）5
月壬午條，頁 39。 
199 同上書，卷 18，孝謙天皇，天平勝寶 4 年（754）6 月壬辰條，頁 214~215。 
200 參見舍人親王，《日本書紀》第 1 卷上，卷 9，神功皇后攝政 49 年春 3 月條，頁 261。
卷 15，清寧天皇 3 年 11 月條，頁 399。同書，第 1 卷下，卷 17，繼體天皇 6 年冬 12 月
條，頁 18。繼體天皇 23 年春 3 月條，頁 27。繼體天皇 24 年秋 9 月條，頁 31。卷 19，
欽明天皇 13 年冬 10 月條，頁 78。 
201 參見旗田巍，〈日本人の古代朝鮮史への關心〉（收入滕維藻等編，《東アジア世界史探
究》，東京：汲古書院，1986 年 12 月），頁 90~92。 
202 菅野真道等撰，《續日本紀》，卷 12，聖武天皇天平 7 年 2 月癸丑條，頁 137。所謂「王
城國」，即以週邊諸國為蕃國，具體顯現華夷思想的新羅王居住的都城。參見酒寄雅志，
〈華夷思想の諸相〉，頁 35。 
203 菅野真道撰等撰，《續日本紀》，卷 15，聖武天皇天平 15 年 4 月甲午條，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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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唐朝含元殿元旦朝賀儀中爭席次，新羅王拒絕引見遣新羅使等外交摩
擦，兩國關係更加惡化。204779 年（寶龜 10 年）以後，新羅內政混亂，遂不
再派遣正式使節。 
從八世紀後半至九世紀初，由於蝦夷、隼人的同化；205新羅不再派遣使
節，渤海雖有使節赴日，惟 770 年代以後，主要以貿易為目的，206「小帝國」
的構造僅存其名，日本型華夷思想變質。日本外交政策趨向排外、閉鎖，對
新羅更加排斥、警戒。如 840 年（承和 7 年），新羅商人張寶高送使至大宰府
獻方物，大宰府以「為人臣無境外之交也」，予以拒絕。207842 年（承和 9 年）
8 月，大宰大貳藤原衛奏言，新羅「常懷姧心，苞茅不貢，寄事商賈，窺國
消息。方今民窮食乏，若有不虞，何用防夭。」208此後，866 年（貞觀 8 年）
7 月，肥前國基肆郡擬大領的山春永等至新羅學習「造兵弩器械之術」，想「擊
取」對馬。209同年，有前隱岐國守越智宿禰貞厚與新羅人共謀反逆的誣告事
                                                 
204 參見同上書，卷 19，孝謙天皇天平勝寶 6 年（754）正月丙寅條，頁 219。鈴木靖民，〈奈
良時代における對外意識—『續日本紀』朝鮮關係記事の檢討〉，頁 197~200。金富軾著‧
井上秀雄譯註，《三國史記》(東京：平凡社，1980 年)，卷 9，景德王 12 年 ( 753 ) 秋
8 月條載：「日本國使至，慢而無理，王不見之，乃還。」 
205 蝦夷的征服和同化，至 878 年完成。隼人的同化，至 805 年完成，並停止朝貢。參見石
上英一，〈古代國家と對外關係〉，頁 273~277。南島人的朝貢，自神龜 4 年（727）以後，
未再出現於史料。參見山里純一，《古代日本と南島の交流》，頁 94。 
206 參見石上英一，〈古代國家と對外關係〉，頁 273。渤海自神龜 4 年（727）至延喜 19 年
（919），計 41 次遣使日本，惟大興 25 年（762）以後，遣使赴日的目的主要是貿易。
參 見大林太良，《海から見た日本文化》（東京：小學館，1992 年 10 月 20 日初版 1 刷），
頁 345。 
207 藤原良房等，《續日本後紀》（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
第 3 卷，東京：吉川弘文館，1966 年 8 月 30 日），卷 9，仁明天皇，承和 7 年 12 月 27
日條，頁 113。九世紀後半以後，西日本的土豪、商人和新羅的商人交通貿易。參見濱
田耕策，《新羅國史の研究—東アジア史の視点からー》（東京：吉川弘文館，2002 年 2
月 20 日第 1 刷），頁 352。 
208 藤原良房等，《續日本後紀》，卷 12，仁明天皇，承和 9 年 8 月 15 日條，頁 143。 
209 藤原時平、菅原道真等奉勅撰，《三代實錄》（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
訂增補國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館，1988 年 4 月 10 日），卷 13，清和天皇，貞觀 8
年 7 月 15 日丁巳條，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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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10869 年（貞觀 11 年）6 月，二艘新羅海賊船侵襲博多，掠奪豐前國貢
綿船。211870 年（貞觀 12 年）2 月，漂流新羅逃歸的對馬島人報告新羅計畫
襲擊對馬。212同年 11 月，大宰少貳藤原元利萬侶等五人，與新羅國王通謀被
告發，213以這一連串的事件為契機，日本認識到新羅侵襲對馬的現實危機，
除繼續抱持強烈的警戒心外，並將對新羅的敵視，再度與神功皇后征三韓的
觀念結合，顯示對朝鮮的差別意識。214 
918 年高麗代新羅而興，在忽必烈招諭日本之前，日麗兩國並無正式外
交。1079 年（永曆 3 年）11 月，高麗王文宗中風，致書日本求良醫，在大宰
府拒絕的回覆文中，有「抑牒狀之詞，頗睽故事，改處分而曰聖旨，非蕃王
可稱，宅遐陬而跨上邦，誠彜倫攸斁。」215即將高麗王仍視為「蕃王」，高
麗是「遐陬」的邊境國家，日本是「上邦」。忽必烈東征日本前後，蒙古與高
麗均被視為夷狄，如 1271 年（文永 8 年），日蓮給平賴綱的書信中，有「犬
戎亂浪，夷狄伺國」216之語。三別抄的珍島政府向日本求援時，日本朝廷亦
有「有西蕃（高麗）使介，告北狄（蒙古）陰謀」之語。217對蒙古的招諭，
日本採強硬的態度不予回應，亦是認為蒙古在中國本來就是所謂的狄，作為
「華」的日本，沒理由要向其朝貢。又，南北朝末（1335～1392）完成的《太
平記》，在敘述神功皇后的傳說事蹟時，對朝鮮半島國家，仍用「三韓之夷」、
「高麗之夷」。218 
                                                 
210 藤原時平、菅原道真等奉勅撰，《三代實錄》，卷 16，清和天皇，貞觀 11 年 10 月 26 日
庚戌條，頁 252。 
211 參見同上書，同卷，清和天皇，貞觀 11 年 6 月丁亥條，頁 248。 
212 參見同上書，卷 17，清和天皇，貞觀 12 年 2 月 12 日甲午條，頁 262。 
213 參見同上書，卷 18，清和天皇，貞觀 12 年 11 月 13 日辛酉條，頁 279。 
214 參見同上書，卷 17，清和天皇，貞觀 12 年 2 月 15 日丁酉條，頁 263~266。石上英一，
〈古代國家と對外關係〉，頁 282。 
215 三善為康輯，《朝野群載》，卷 20，異國，頁 457。 
216 竹內理三編，《鎌倉遺文》，第 14 卷，頁 300，10872 條，文永 8 年 9 月 12 日日蓮書狀。 
217 藤原經長，《吉續紀》，文永 8 年 9 月 21 日條，頁 297 下。 
218 後藤丹治、釜田喜三郎校注，《太平記》，卷 39，神功皇后攻新羅給事，頁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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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中國的華夷思想構造的「小帝國」，在十世紀新羅、渤海滅亡後，
219大致已不存在。朝鮮半島上的高麗，與日本並無正式外交，高麗商船幾乎
不到日本。但十三世紀中葉，元軍二次征日時，高麗卻作為元軍的前進基地，
協助蒙古侵襲日本。日本對高麗的憎恨，加上八世紀以來將朝鮮諸國置於附
庸國的歷史情緒，此時日本出現露骨的、視蒙古、高麗為「犬」220的新夷狄
觀，華夷思想德化的理念因此變質。 
(二)、民族優越感 
日本的民族優越感，由其將佛教三國世界觀中居最下位的日本，扭轉至
最上位，甚至是三千世界的中心，及以「淨—穢」的構造，形成領域的認識，
可以充分說明。中世以後，日本敵視、蔑視朝鮮半島國家，此世界觀的改變
與異域為穢地的對外意識，亦是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對本國以外所謂的外國有明確意識，是在六世紀前半佛教傳至日本
之後。日本人的視野擴大到印度，同時藉由佛教經典，接受佛教的世界觀須
彌山說。根據「俱舍論」，世界的構成，首先是在虛空中有風輪漂浮，風輪之
上有水輪，水輪上端經由金輪邊緣移轉到金輪。金輪是一直徑 1,203,450 由
旬（一由旬約 7 公里）構成的圓盤，圓盤表面是海，海上有山、有島，金字
塔狀的須彌山高聳於海的中央。須彌山是由金、銀、瑠璃、玻璃四寶形成，
由金的七重山脈以正方形方式包圍。各山脈之間充滿淡水，外圍的尼民達羅
的外側是鹽水海。此海上，在須彌山東方是勝身洲，南方是贍部洲，西方是
牛貨洲，北方是俱盧洲。( 參見附圖 ) 南方的贍部洲，是人類居住的大陸。
221以須彌山為中心的世界圖像，由 752 年（天平勝寶 4 年）開眼供養的東大
                                                 
219 新羅於 935 年滅亡，渤海於 926 年滅亡。 
220 後藤丹治、釜田喜三郎校注，《太平記》，卷 39，頁 457 載：「高麗之王，我日本之犬也。」
村田正治、秋本吉德、貞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下上，降伏事，頁 152 載：「蒙
古是犬之子孫。」 
221 參見應地利明，〈繪地圖に現われた世界像〉，頁 306。定方晟，《須彌山と極樂》（東京：
講談社，1989 年 7 月 25 日 22 刷），頁 10~20。《神皇正統記》將一由旬作為 40 里。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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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盧舍那佛的台座蓮瓣雕刻，可以明顯看到。根據《梵網經》載，盧舍那佛
居住在蓮華台藏世界海，此世界周圍被千瓣蓮瓣包圍，一個蓮瓣一個世界，
全部一千個世界。盧舍那佛在各個世界化成釋迦教化，因此有一千個釋迦。
一個蓮瓣的世界，是由百億的須彌山世界形成，各個又有化身的釋迦。222東
大寺大佛台座的圖樣，即表現《梵網經》的世界。其蓮瓣大小各十四瓣，代
表一千個蓮瓣世界。各個大蓮瓣用線刻，表示百億的世界。最下層並列雕刻
七個須彌山，中層是二十五層的天界，最上層是統合整體的樣式。須彌山的
描寫特別詳細，四大洲周圍各有二個中洲、四個小洲。223在此佛教世界圖像
中，護命最早提出日本是在南贍部洲（閻浮提）之東的遮末羅洲。他在 830
年（天長 7 年）完成的《大乘法相研神章》中，論須彌山世界的構造時，謂
「南洲之中有二中洲，二中洲中遮末羅洲，當於日本之國也。」224至於天竺、
震旦（中國）、日本三國的世界觀，何時成立，不清楚。山崎利男認為三國的
觀念，在 819 年（弘仁 10 年）最澄所著的《內証佛法相承血脈譜》序中可以
看到，所以三國的世界觀，此時應已存在。225十二世紀初編纂的《今昔物語
集》，分天竺、震旦、本朝（日本）三部分，收錄有一千二百餘條故事。由此
推測，三國世界觀至此時已廣泛流傳。226 
                                                                                                                                       
見北畠親房，《神皇正統記》（收入三枝博音、清水幾太郎編，《日本哲學思想全書》，第 
3 卷，イデオロギー篇，東京：平凡社，1979 年 11 月 20 日第 2 版第 1 刷），卷 1，頁
22。 
222 鳩摩羅什譯，《梵網經》（收入黃永武編，《敦煌寶藏》第 1 輯，台北：新文豐，1981 年
9 月初版），斯 1337 號，頁 170 下~173 上。 
223 末木文美士，〈佛教的世界觀とエスノセントリズム〉（收入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
章介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自意識と相互理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
年 11 月 5 日 2 刷），頁 69。 
224 護命，《大乘法相研神章》（收入大藏經刊行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續諸宗部 2，第
71 冊，台北：新文豐，1993 年 10 月修訂版 1 版 2 刷），卷 1，頁 2 上。 
225 參見山崎利男，〈前近代日本のインド觀〉（收入大形孝平編，《日本とインド》，東京：
三省堂，1978 年），頁 11。最澄，《內証佛法相承血脈譜》（收入中野達慧編，《日本大
藏經》，宗典部，天台宗顯教章疏一，東京：藏經書院，1920 年 2 月 20 日），頁 1 上載：
「敘曰：譜圖之興，其來久矣。大佛法之源，出於中天，過於大唐，流於日本。」 
226 參見應地利明，〈繪地圖に現われた世界像〉，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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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三國中是「邊土」的意識，大約從平安中期以後逐漸顯露。其原
因大致有三：1.時間的、空間的與佛的隔絕感。2.對中國和印度雙重的距離
感。3.小國、小島的意識。227日本是「粟散邊土」的詞語，在《平家物語》、
《源平盛衰記》等文獻，亦常出現。228當時小國中的小國的日本，229主要藉
由「本地垂迹」230的理論，克服「邊土意識」。但鎌倉時代，垂迹理論漸崩
潰。以蒙古入侵為契機，民族優越感高昂，「反本地垂迹」被提出。231光宗
說，日本是三千世界的中心。232慈遍說：「本在我國，唐掌枝葉，梵得菓實。」
233即所謂根葉果實論。《神皇正統記》載： 
 
南洲曰贍部，樹名也。南洲中心云阿耨達山。……阿耨達山南大
雪山，……雪山南五天竺，東北震旦國，西北波斯國也。此贍部
洲，縱橫七千由旬，以里計二十八萬里，東海至西海九萬里，南
海至北海又九萬里。天竺居正中，仍贍部之中國。地周又九萬里，
震旦雖云廣，與五天竺比，一邊小國也。日本離彼土在海中，南
都之護命僧正、北嶺傳教大師記中洲也。……然此國較天竺、震
旦居東北大海中，乃別洲，神明皇統傳給之國也。234 
 
                                                 
227 參見末木文美士，〈佛教的世界觀とエスノセントリズム〉，頁 74。 
228 參見森克己，〈日宋交通と地理學的世界觀—特に粟棘庵の輿地圖に就いてー〉（收入和
田博士還曆記念東洋史論叢編纂委員會編，《和田博士還曆記念東洋史論叢》，東京：大
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51 年 11 月 30 日），頁 722。 
229 參見景山春樹校注，《日吉》（收入神道大系編纂會編，《神道大系》，神社編 29，東京：
神道大系編纂會，1983 年 2 月 25 日），耀天記，頁 81。 
230 所謂本地垂迹，即神是佛變形出現在日本的思想。其後，天照大神被視為大日如來的化
身，諸神均被假想為是由特定的佛化身為日本佛。 
231 反本地垂迹，即諸佛是日本諸神的化身。 
232 參見釋光宗，《溪嵐拾葉集》，第 6 卷，頁 518 下。 
233 田村芳朗、末木文美士校訂，《天台神道》（收入神道大系編纂會編，《神道大系》，論說
編 3，東京：神道大系編纂會，1990 年），上，頁 69。 
234 北畠親房，《神皇正統記》，卷 1，頁 22。 
652
元軍征日—中世日本的對外觀 
 
43
即震旦居贍部洲正中，震旦雖廣，與五天竺比，仍是邊遠小國。日本在
東北大海中，雖另處一洲，卻是承繼神明皇統之國。《神皇正統記》於開始即
言： 
 
大日本神國也，天祖始開基，日神給傳長統，僅我國有此事，異
朝無其類，此故云神國也。235 
 
《神皇正統記》的作者北畠親房，生於 1293 年（正應 6 年），此書完成於 1339
年（延元 4 年），其神道觀、國體觀、日本民族優越的意識，很明顯與三國的
世界觀是相關連的。 
中世日本的領域觀念，亦含有民族優越感，十世紀，日本國的「四至」，
東至陸奧，西至遠值嘉（五島列島），南至土佐，北至佐渡。236鎌倉時代，
國家的境界東至外濱、蝦夷島（北海道），西至鬼界島（硫黃島）。237但境界
和異域，實際上很難截然區分，如果勉強加以區劃，境界東是外濱，西是鬼
界島或壱岐、對馬。其外之異域，東是蝦夷島，西是琉球或高麗。238異域是
充滿「穢」的空間，住在這地區的人被視為「鬼」，239鬼的屬性是「食人」。
此種意識在日本人的琉球觀中常出現，如《今昔物語集》有「其國在海中，
食人國也。」240之語，《元亨釋書》有「蓋流求者，海島之啖人國也。」241之
                                                 
235 同上書，同卷，頁 19。 
236 參見不著撰人，《延喜式》（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
第 40 卷，東京：吉川弘文館，1989 年 4 月 20 日），卷 16，陰陽寮，頁 443。 
237 參見大石直正，〈外が浜．夷島考〉（收入關晃教授還曆記念會編，《關晃先生還曆記念
日本古代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館，1980 年 10 月），頁 568～582。各史料出現的日
本境界，參見村井章介，〈中世日本列島の地域空間と國家〉（收入村井章介，《アジア
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東京：校倉書房，1988 年 11 月 15 日），頁 114，表 3。 
238 參見村井章介，〈中世日本列島の地域空間と國家〉，頁 115。 
239 古代日本的對外關係，並沒有將「境界外」視為鬼。將其視為鬼，是平安中期。鬼怪奇
談出現於九～十世紀。參見伊藤喜良，《日本中世の王權と權威》（京都：思文閣，1993
年 8 月），頁 132。 
240 源隆國編，山田孝雄等校注，《今昔物語集》（收入《日本古典文學大系》24，東京：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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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漂到琉球國記》有，1243 年（寬元元年）遇暴風漂流到琉球的赴宋
船，終於「逃出鬼國之凶啖」242的記載。同屬異域的高麗，亦被視為穢地。
《八幡愚童記》在敘述新羅、百濟、高麗國的王臣，貪欲、驕恣之後，有「其
子孫，今世之屠兒也。」243之語。「屠兒」是非人，244即視三韓人為非人，
與日本社會內部被賤視的人同等。日本在十世紀前後，對境界、異域，由現
實的認識轉為觀念、咒術的認識。即王城—天皇最清淨，距天皇愈遠，穢觀
漸強，化外是穢最強之地，由「淨穢觀」形成領域認識。245因此境界、異域
是穢地，對朝鮮半島國家的歧視，亦是基於此思想背景。《八幡愚童記》載：
「雖三韓歸此土（中華），吾朝未屬他國。」246朝鮮諸國服屬中國，日本則
不屬任何國家。247因此日本優於朝鮮諸國，處異域的高麗應從屬日本。至於
中國，並非異域，中國作為文化的上位者，是日本憧憬的對象。蒙古雖征服
中國，就日本視之，仍是夷狄，實無通交的必要。由淨穢觀形成領域認識的
對外意識，以致中世以後對朝鮮半島國家，始終潛藏著敵視的態度。 
                                                                                                                                       
波書店，1961 年 3 月 6 日第 1 刷），第 11 卷 12 語，智証大師亘唐傳顯密法歸來，頁 84。 
241 師鍊，《元亨釋書》（收入黑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 31
卷，東京：吉川弘文館，1965 年 6 月 30 日），卷 3，円珍傳，頁 68。 
242 參見村井章介，〈中世日本の國際意識．序說〉（收入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
日本》），頁 50～51。高橋公明認為，琉球為食人國的觀念，是空海由中國傳入，整個中
世主要在顯密佛教界流傳。參見高橋公明，〈文學空間のなかの鬼界ヶ島と琉球〉（立教
大學日本學研究所第 2 回研究會論文，2000 年 6 月 10 日）。 
243 村田正治、秋本吉德、貞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上上，降伏事，頁 112、113。 
244 非人本來是佛典之語，指夜叉等空想的怪物。後來非人成乞食、乞丐、放免、謀叛人等
的用語，作為穢者的意識觀念很強。參見伊藤喜良，《日本中世の王權と權威》，頁 138。 
245 鎌倉時代以「天皇—洛中—西國」為中心的淨穢觀崩潰，「鎌倉—東國」亦是淨的中心，
形成兩個同心圓的地域構造。參見村井章介，〈中世日本列島の地域空間と國家〉，頁 126，
圖 5。 
246 村田正治、秋本吉德、貞壁俊信校注，《八幡愚童記》，上上，降伏事，頁 112。 
247 田中健夫認為日本視中國大陸和朝鮮半島為同一文化圈，兩者間並沒有嚴密區別，如同
歐美人對中國、朝鮮、日本沒有嚴密知識一樣，這與日本是島國有關。參見田中健夫，
〈中世日本人の高麗．朝鮮觀〉（收入田中健夫，《對外關係と文化交流》，京都：思文
閣，1991 年 12 月 1 日再版），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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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心思想因蒙古入侵的危機而強化，但隨危機的消失、記憶的淡薄，
此思想亦顯現無力。室町時代，與明、朝鮮之通交，即可證明。 
六、結論 
十三世紀的東亞國際情勢是，蒙古征服中國；日本為二元政治，但鎌倉
幕府握有外交實權；朝鮮半島由高麗統一。三國相互間的關係是，1259 年高
麗降服蒙古，成為藩屬國；元在六次招諭日本不得回應後，於 1274 年和 1281
年兩次征日；日本因高麗協助蒙古出兵日本，將高麗與蒙古同視為侵略國。
元與日本及日本與高麗間，並無正式外交往來。三國間的軍事糾葛，與當時
日本的對外意識息息相關。 
十三世紀日本的對外觀，由其神國思想、武威意識、日本中心思想，可
略窺之。神國的思想在成書於八世紀初的《古事紀》和《日本書紀》兩書中，
有充分反映。平安中期以後，「神國日本」的用語，更是屢屢出現於文獻。鎌
倉時代，文獻記載更多。此時神國思想與神孫君臨思想、國土神聖觀結合，
遂產生蔑視他國的心理，對蒙古和朝鮮半島的國家，均以畜牲視之。又，由
於鎌倉幕府是以東國武士為中心建立的政權，而東國原是狩獵社會，其重武
是必然的。在蒙古入侵的危機中，對武力與威勢的主張和自覺，更是昂揚。
如不回覆蒙古國書，快速動員備戰和應戰，及在二次蒙古入侵後，二次計畫
「異國征伐」，均是此意識積極、主動的實踐。此外，日本以中國的華夷思想
為基礎，八世紀前後在東亞建立以日本為中心的「小帝國」，九世紀前後「小
帝國」雖名存實亡，但視朝鮮諸國為夷的意識，並未消失。鎌倉時代，此潛
藏的華夷意識，加上三國世界觀中原居最下位的日本，已扭轉至最上位，及
由淨穢構造形成的異域為穢地的領域認識，朝鮮半島的高麗仍被視為夷狄。
此日本中心思想，顯露出民族優越感。 
鎌倉時期的國際意識，是以神秘主義為基礎的本國至上觀，對現實情勢
缺乏認識。尤其對朝鮮半島國家的蔑視，深刻影響近代日韓關係。 
附圖：須彌山世界俯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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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引自定方晟，《須弥山と極樂》，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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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 Soldiers attacked Japan— 
Japa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the middle Ages 
 
Lee-hsin Lo∗ 
 
Abstract 
 
  Kamakura Bakuhu refused repeatedly to yield obedience to Yuan Dynasty. 
At that time, the thought of divine country should consider about the foreign 
policies, Bakuhu’s mighty consciousness and new views on Chinese and 
foreigners. The original view of the thought of divine country came from the 
legend of Jingoukougou,「Punitive expeditions to three countries of Han (Hsinlo, 
Paichi, Kaoli)」. Yuan Dynasty’s expedition to Japan was an epoch-making 
formed by the thought of divine country. Then, the attack of Mongolia was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disturbing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refore, people showed 
stronger expectation of “might” at that time； People confirmed mighty people 
were equal to Bakuhu. The nerv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golia and Japan 
continued, so Bakuhu’s might and views were promoted without doubt. While the 
might of divine country was promoted, the new views on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ppeared.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Kaoli, were treated as animals.  
  Yuan Dynasty’s expedition made all people in Japan meet the attack.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ies taken by Japan in the middle Ages can make us more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the war between them.  
 
Keywords ： Kamakura Bakuhu, the thought of divine country, mighty 
consciousness, views on Chinese and foreigners, jingoukougou, 
three Han (Hsinlo, Paichi, Kaoch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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